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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遷溪園，半生戎馬：

論龍膺的園林書寫

 何　易　璇 *

提　　要

龍膺（1560-1622），湖廣常德府武陵縣人。萬曆八年（1580）考中進士

之後，終其一生在仕路輾轉，不斷遷徙，並來往於武陵故宅以及西寧、甘州等

邊地之間。他對泉石的愛好，促使他不論在仕、在隱，皆將餘力投入兩地的園

亭建設，並留下豐富的園林書寫，即《溪園六記》與《蒙史》四卷。在家鄉武

陵以及鄰近之桃源，有勝果園、㶏園、綸嶼三座私人園林，體現了他對自我生

命歷程的省思。而在西寧湟中，則有蒙惠泉、清寧堂與醒翁亭等等公共建設，

是他對政治教化的具體實踐。

本文擬從《溪園六記》中，梳理他從勝果園搬遷至㶏園、綸嶼的過程以及

理由；再者，從人倫之樂與浪游經歷的記憶留存，探討勝果園之於龍膺的意義；

再次，則以釋、道信仰以及身分認同的切換，觀看㶏、綸二園豐富的意涵。另

一方面，以湟中的公共園亭為討論對象，從《蒙史》的編纂與蒙惠泉的開鑿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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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梳理他如何實踐自己的政教理想；另一方面則從他對水石的愛好，論及他

如何透過書寫來安放自己在羈旅中的困頓。

關鍵詞：龍膺、園林書寫、《溪園六記》、《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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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s and Military: An Interpretation 
of Long Ying’s Gardening Writing

 Ho, Yi-Hsu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depth meanings of Long 
Ying’s (1560-1622) garden writing through two works: “Xi yuan liu ji” and “Meng 
shih.” As a literati of the Ming dynasty, his political career was not all plain sailing. 
Long got some leisure time to immer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arden. In his 
hometown of Wuling and neighboring Taoyuan county, he built three private 
gardens, namely Sheng guo yuan, Yin yuan, and Lun yu. In addition, he spared no 
effort to build a public garden in Sining where he worked in just a few months. The 
garden was not only a space for living and sleeping, but also a place to settle his 
exhausted soul. Each garden reflects Long Ying's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Sheng 
guo yuan preserved the memories of his life with his family. Yin yuan and Lun yu 
represented his Buddhist and Taoist beliefs respectively. As for the public garden 
in Sining, it showed his solicitude for politics and the people. This article hopes to 
provide multiple perspectives for garden literature in the Ming through the study of 
Long Ying's case.

Keywords: Long Ying, garden writing, “Xi yuan liu ji,” “Meng 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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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龍膺的園林書寫 *

何　易　璇

一、前　言

明清時期，園林發展蔚為大觀。箇中緣由，除了商業社會、城市生活帶來

物質條件的滿足以外；園林更提供了讀書人於仕隱之際，追求心靈富足以及精

神自由的可能。如何在人倫世界的羈絆以及個己自由的獨立之間取得生命的平

衡，是朝廷貴戚以至鄉里小兒都不可避免的人生課題。相對於仕宦浮沉的不可

自主，家園中書齋的擺設經營、栽植的布列規劃以及品物的命名寄託，則皆操

之在我。從選定基址到園亭竣工，由竣工之後至理想生活的實踐，過程中種種

財力、物力、心力以及情感的投入，都化為此地的空間意義，反映著園林主人

對世間宇宙的觀照以及對自我心志的省思。可以說，園林是士人用以安頓身心

的場所，是他們得以出入仕隱的一處桃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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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承諸位審查先生的悉心審閱，惠賜寶貴建議。並於寫作期間得業師曹淑娟先生

指導，同門學友勝輝亦不吝指教。從字詞訂正、材料援引至文本詮釋的商榷與意見，

皆使筆者得以重新省思龍膺的園林書寫，並在修改的過程中經驗閱讀的喜悅，於此

謹申謝忱。
1   曹淑娟先生於論述明人園記時，嘗引述蘇軾的〈靈璧張氏園亭記〉來說明園林與仕

隱之間的關係。其曰：「園林作為士人出入市朝與山林間的一道旋轉門，不必仕，

亦不必不仕，因為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走出門去，縱使歷仕三朝，受

知人主，亦不妨於胸中縈念山林丘壑，而轉入門來，回歸野老身分，亦不必絕口朝

政。仕隱出處是形跡，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流轉於形跡之外的超然心境。認識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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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出生於湖廣常德府武陵縣的龍膺（1560-

1622），2 即是園林興造的愛好者。他在家鄉武陵以及鄰近之桃源，興建了三

座私人園林：勝果園、㶏園以及綸嶼；同時也在出使湟中的期間闢建了一座以

蒙惠泉為中心的公共園亭。3 對他來說，每一次的構築、擴建、新造與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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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歷史背景，再來讀明人園記，也就能了解主人往往遊走於仕隱之間，及其有園

得以歸守的珍惜心態。」參見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年），頁 58。
2    龍膺，初字君善，後改字君御。別號茅龍氏、朱陵、㶏人、醒翁、綸叟、偃骨無學人；

自稱綸㶏先生，晚年又號漁仙長。湖廣武陵人，以楚人自矜。一生著述豐富，除了

詩文創作以外，尚有他對佛經、丹經的詮解，以及地方志書的編纂，傳奇劇本、套

詞的創作。如《綸㶏文集》、《綸㶏詩集》、《九芝集》、《湟中詩》、《晉寧草》、《漁

仙雜著》、《陸度航雜著》、《西寧衛志》、《蒙史》、《丹經撮要》、《心經注略》、《金

門記》、《藍橋記》等等不一，只可惜不少作品俱毀於兵燹之際。幸賴多位子孫傳承、

整理，由龍膺八世孫龍正楷編定為《龍太常全集》四十六卷，九世孫於光緒十三年

（1887）重鋟。現今則由梁頌成與劉夢初點校後出版為《龍膺集》。
3   儘管龍膺並未將他在湟中闢築的系列建物稱之為「園」，但筆者認為他在書寫中強調「與

民共樂」的宗旨以及對修造行動的描寫、仕宦能力的肯定，系承繼了唐宋以來公園文化

中「官署園林」的發展脈絡。侯迺慧《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中認定的地方政府公園，

乃是在郡齋、郡圃等府署辦公地，或者官吏宿舍之內，附屬的廣大園林。在此基礎上，

曹淑娟〈唐代官亭的建置及其書寫〉則提出更進一步的觀察，認為在唐代有一批「別於

大型湖山公園、也未必附屬於郡齋及官舍的公共性園亭建設。……立亭者選址自由，不

必與郡齋官舍相連屬，規劃形態多元，或為單一建築，或者形成建築群。官亭建成，往

往開放向同僚、賓朋乃至當地居民，成為公共性景區。」綜合兩位學者的觀點，筆者認

為「清寧堂」即是龍膺於湟中的辦公處，而四座候亭，即如曹氏所述，屬於選址自由，

自成一片風景的輕量建築。此外，就龍膺書寫建物記的方式來說，他似乎也有意將這一

群建物視為一個整體。例如在〈北泉清寧堂記〉裡，可以看出龍膺是以「北泉」為起點，

如園主般導引著讀者一步步走過醒翁亭、淡空庵再至清寧堂處。此後隨著地方所需又陸

續興建了枕漱軒、丈人亭、醉歌亭、達勝亭，其位址亦多能彼此串連。因此，筆者依然

認為湟中的系列建築當可視作公共園亭來進行討論。西寧屬於邊地，又屬兵備要地，建

設頗為困難，自然難以像一般行政區域可以規劃大型公園，甚至於追求園藝經營。不過，

在體量輕巧的建設中，龍膺不只是重視其實用功能，同時亦盡可能地尋覓佳址，以自然

風景妝點，筆者認為已屬不易。關於公共園林的研究，筆者主要參考侯迺慧：《唐宋時

期的公園文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以及曹淑娟：〈唐代官

亭的建置及其書寫〉，《臺大中文學報》第 67 期（2019 年 12 月），頁 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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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標誌著他在人生旅途以及仕宦經歷中不同階段的體驗與感悟。

萬曆八年（1580），龍膺考中進士，踏入仕途；而兄長龍襄則因為屢試不

售，選擇陪侍膝前，形成了兄主內、弟主外的責任分工。然而，他耿直狂狷的

性情，註定難以為官場所容。為了貫徹他心中對家國、百姓的關懷，甚至不惜

抗顏直諫，為此屢遭貶謫；此外，再加上家人的相繼逝世，使得他不得不拋下

任職，返鄉服喪。種種波折使得他終其一生都在仕路輾轉，不斷遷徙。而在宦

遊中所見到的名山勝景，皆因此成為他構築園林的理想範本。簿書繁忙之中，

山水是他心靈的慰藉，園林是他精神的依止。他對泉石的喜愛，促使他不論在

仕、在隱皆投入園亭建設，並且留下了豐富的園林書寫。

描繪家鄉園林的《溪園六記》，是他在仕宦中對於有園得以歸守的繫念；

記述湟中園亭的《蒙史》，見證了他對政治教化的關懷與實踐。筆者認為龍膺

的園林書寫，具體展現了明代園林的不同樣貌：對他來說，園林的興建與存

有，不僅僅只是仕途退轉的個人閒居空間，同時也可以是仕途當下的政治教化

空間。

學界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劉斌《龍膺研究》4 為當前較具整體性的討論。

此外，單一主題的研究大抵聚焦於他的詩社活動與詩歌創作，5 少數涉及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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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斌：《龍膺研究》（湖南：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呂

斌先生指導）。
5   伍光輝：〈龍膺參與晚明結社活動考論〉，《中國文學研究》2013 年第 1 期，頁

47-51。伍光輝：〈龍膺參與谼中結社活動考辨〉，《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34 卷

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81-84。溫猛補：〈明代溫州白鹿社考〉，《溫州職業

技術學院學報》第 14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頁 18-23。王乒乒：《明代永嘉

文人音樂史料考析――「白鹿詩社現象」的發現、考證與探究》（上海：上海音樂

學院音樂與舞蹈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戴微先生指導）。汪琴：《明代新

安汪氏「二仲」的文學結社活動及文學創作》（安徽：安徽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

士學位論文，2019 年，耿傳友先生指導）。陳繼煦、李躍忠：〈龍膺詩學的性靈

思想探析〉，《文教資料》第 36 期（2020 年 12 月），頁 29-31。陳繼煦：《龍膺

詩歌研究》（湖南：湖南科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21 年，李躍

忠先生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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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地方文化之間的關係，6 以及他所參與的戰事：湟中三捷。7 園亭建設的

方面，共有四篇文章值得留意：楊在鈞〈隱園居士龍膺〉，8 從佛教的角度切

入討論龍膺的信仰以及㶏園的建設。梁頌成，作為《龍膺集》的點校者撰寫了

兩篇文章，分別是〈書成三黜題孤憤，詩就千篇逼大家――龍膺的生平與創作

述論〉9 與〈龍膺園藝思想對創建現代最佳人居環境的啟示〉，10 筆者於此獲

益良多。作者指出龍膺在文學創作方面有兩大引人矚目的焦點：一在於以《溪

園六記》為核心的「山水旅遊文學創作」，展現了萬曆時期山水文學的高度。

二在於以《蒙史》為中心的「西部文學創作」，11 為後世讀者提供了追尋青海、

甘肅一帶特異風光的線索。朱曉峰〈明末戍將茶痴龍膺――青海西寧茶文化建

設的奠基人〉，12 亦指出龍膺在西寧的相關建設與《蒙史》的書寫，彌補了青

海地方史志文獻上的不足。

在此基礎上，筆者希望能夠以點校本《龍膺集》13 為主要材料，更深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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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梁頌成：〈龍膺與湖湘屈原文化〉，《求索》2012 年第 6 期，頁 151、158-159。李世進：

〈論龍膺與常德地方文化文學傳播〉，《文學研究》第 16 期（2021 年 4 月），頁

39-41。
7   趙宗福：〈明代「湟中三捷」考評〉，《青海社會科學》1987 年第 5 期，頁 90-

95。張興年：〈從「甘山初捷」到「松山大捷」――明萬曆二十三年「湟中三捷」

管見〉，《青海民族研究》第 23 卷第 3 期（2012 年 7 月），頁 131-135。
8   楊在鈞：〈隱園居士龍膺〉，《禪刊》2003 年第 3 期，頁 76-79。
9   梁頌成：〈書成三黜題孤憤，詩就千篇逼大家――龍膺的生平與創作述論〉，《湘

南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4 期（2008 年 8 月），頁 26-35。
10  梁頌成：〈龍膺園藝思想對創建現代最佳人居環境的啟示〉，《湖南文理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84-86。
11  梁頌成：〈書成三黜題孤憤，詩就千篇逼大家――龍膺的生平與創作述論〉，頁

29-31。
12  朱曉峰：〈明末戍將茶痴龍膺――青海西寧茶文化建設的奠基人〉，《農業考古》

2021 年第 2 期，頁 113-117。
13  由於龍膺的詩文著作目前僅見《九芝集》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其他刻本

多藏於海外之圖書館。因此，本論文暫以點校本作為論述的依據。使用的版本為梁

頌成、劉夢初點校：《龍膺集》（長沙：嶽麓書社，2011 年）。舉凡《綸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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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四座園林之於龍膺的個別意涵，並期待能夠藉此填補湖南園林以及湟中建

設在中國園林史上空缺的一隅。

討論內容分為兩個部分。第二小節，以龍膺的三座私家園林為討論對象。

首先，透過《溪園六記》及其記序，梳理他從勝果園搬遷至㶏園、綸嶼的過程

以及理由；再者，從人倫之樂與浪游經歷的記憶留存，探討勝果園之於龍膺的

家園意義；再次，以釋、道信仰以及身分認同的切換，呈顯㶏、綸二園的殊勝

所在。第三小節，以湟中的公共園亭為討論對象，一方面從《蒙史》的編纂與

蒙惠泉的開鑿談起，梳理他如何實踐自己的政教理想；另一方面則從他對水石

的愛好，談及他如何透過書寫來排解自己在羈旅中的困頓。最後，則以醉醒之

別與迷悟之辯作為二者的收束。

二、三遷溪園：從勝果園、㶏園到綸嶼

龍膺在家鄉常德府的三座園林，分別是位在武陵縣的勝果園、㶏園以及位

在桃源縣的綸嶼。他將自己所撰寫的六篇園記：〈勝果園記〉、〈㶏園記〉、

〈千秋閣記〉、〈石梁閣記〉、〈綸嶼記〉以及〈桃柳航記〉合稱為《溪園六

記》，並寫下了一篇簡短的序文。作為六篇園記的收束，龍膺在記序中說明了

自己由勝果園搬遷至綸嶼的過程，並有意透過移動的次第來串連諸園的意義。

對他來說，每一次的遷徙都表明了他對安穩棲居的追尋，同時也更加堅定自我

不欲為榮瘁升沉所動搖的高潔心志。然而，在龍膺以「遷徙」作為主軸連結諸

園意旨的同時，他也因此分判了三座園林在居住條件上的優劣之別，而未能呈

顯出他在構築當下的心境與感受。

• 9 •

《綸㶏詩集》、《湟中詩》、《晉寧小草》諸作，皆引自《龍膺集》，未免繁瑣，

後引不再另外標註。另，此本著作更早嘗於 2008 年 9 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發行，

當時的版本中除了龍膺本人的著述之外，尚收錄了《先集遺搜》二卷以及《龍氏外

集》二卷，內容為龍氏家族的作品以及他人的相關詠懷，不知何故未見於後來的版

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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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園林建成的順序而言，是勝果園在前，㶏園以及綸嶼在後；就書寫時間

而言，則是〈㶏園記〉與〈綸嶼記〉在前，〈勝果園記〉在後。並且，〈勝果園記〉

以及記序都是在龍膺晚年遠赴河東，任職山西參政時所撰寫而成的作品，是他

遠離鄉園之後的回顧與回望。這之間的時空落差造成園林主人在書寫與構築之

間，對園林的意涵產生了不同的思考。這是閱讀《溪園六記》以及記序的特別

之處，讀者可以在龍膺與園林的對待關係中，體驗到時間的遞進與人事的變化

所產生的作用。

（一）溪園的建設與遷徙的過程

在討論之前，為了能夠對三座園林有更清楚的認識，筆者擬先順時梳理它

們的構建位址、興造的時間以及理由。接著，再更進一步探討龍膺撰寫〈《溪

園六記》自序〉的意義，並拈出該篇序文與園林記文在內容上呈現何種差異。

首先，勝果園，作為龍膺最早著手建設的一座園林，座落在武陵縣城城西。

據府志云：「九芝堂，在大西門内」14 以及園記：「復請間出西郭飭舊館」15

云云者，可以推測勝果園的範圍涵蓋城內宅邸以及城外池館。它的建設過程根

據〈勝果園記〉可知，該園構築於萬曆十四年（1586），拓建於萬曆二十八年

（1600），最終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落成。三個建設時間點，分別對應的

是龍膺在仕宦途中所遭遇的罷官、升遷以及父喪。而記文寫成的時間，則在萬

曆四十四年（1616）至泰昌元年（1620）之間。當時，龍膺正擔任山西參政，

為書簿所困，心眷鄉園而寫下此篇可謂總結他一生經歷的園林記文。

其次，㶏園，位於武陵縣東北約莫十里處，與柳葉湖相鄰。該園的園記

完稿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建設工程則持續至萬曆三十七年（1609）。龍

• 10 •

14  清•應先烈修，陳楷禮纂：《（嘉慶）常德府志》（長沙：嶽麓書社，2008 年），

卷 6，頁 10b，總頁 80。
15  明•龍膺：〈勝果園記〉，《綸㶏文集》，卷 7，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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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在勝果園建成之後，即往赴北京任職北戶部郎中（1605），而後又隨即改授

為陝西按察司僉事，治兵甘州（1606）。不幸，母親唐氏隔年卒於甘州任所

（1607）。因此，龍膺不得不在萬曆三十六年春正月，扶柩南歸，返還武陵。

而㶏園的建設，正是他為了追薦父母而打造的，一處帶有宗教意涵的園林居

所。

最後，綸嶼，在桃源縣縣西漁仙洞一帶，距㶏園約百五十里。該園始建於

萬曆四十二年（1614），竣工以及園記撰寫的時間不明。然龍膺在萬曆四十四

年（1616）即北上赴闕，授山西參政，故筆者認為該園完工的時間不會超過萬

曆四十四年。萬曆三十八年（1610），龍膺除服，赴京待選，授任甘山兵備分

巡道副使。爾後兩年即往返於甘州與西寧之間，為政務奔走；他在湟中停留的

數月之內，投入地方建設，興建湟中園亭。不料，束身自好的他卻無端遭受彈

劾，鬱憤難平之下，龍膺即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解官故里，在武陵度過三

年的賦閒生活。綸嶼的興建，正在此時。

由上述可知，勝果園、㶏園、綸嶼等三座園林的興建，與龍膺一生在仕

宦的浮沉緊密相連，也和他在家庭中所遭遇的悲慟有關。至於他在湟中開闢蒙

泉，為百姓、也為自己所打造的一方清淨樂土，則可視為地方教化的實踐。可

以說，龍膺為國、為民、為家的理想與挫折，俱繫於園林的興建之中。對他而

言，園林所乘載的意義，不只是社會地位的象徵，也不只是造園技藝的展現；

而是自我生命的安放，是他用以確立自我價值，展現自身獨特性的棲居之地。

然而，龍膺真正安居於園林中的時間，實則屈指可數。與其將心力、財力

投注在新園的構築，何不專心致志於舊園的修造與護持？對他來說，溪園三遷

究竟所為何事？在《溪園六記》的自序中，他將搬遷的理由歸因於對外在環境

的不滿，所謂「余性嗜潔厭囂，晚節尤摯。」16 他對人事剝啄的厭棄以及對清

寧潔整的追求，使他一步步遠離市城，走向山水。

起初，由城內九芝堂至城外霞照樓的遷徙，尚侷限在勝果園的範圍之內。

• 11 •

16  明•龍膺：〈《溪園六記》自序〉，同前註，卷 2，頁 60。



臺　大  中　文  學  報12

九芝堂由於鄰近市井，朝則室廬喧嚃，夕則市媼傾倒廁牏，令人作嘔。於是他

便由九芝堂搬遷至城外霞照樓，曰：「風生芳杜。香氣逼人，可以忘寢。」17

只可惜勝果園的落址，恰在滇粤之間的交通要道，車馬之音難絕，剝啄之聲此

起彼落。因此，他便決意遷往㶏園，曰：「據菌閣，擁韋編。暇則豎拂林間，

鳴榔水際，大足自媮。」18 然而，㶏園所在尚於城郭不遠，賓從難卻。於是他

又遠赴桃源，遁入綸嶼。在江濤竹韻之間，得坐忘之境，而曰：「此時危坐，

塵滓都消，寧復知有升沉榮瘁之態。」19

他以居園者的感受，依三座園林與市城的距離將其做出高下的分判，認為

勝果園不如㶏園，㶏園又不如綸嶼。並在記序的後半段中，以問答的形式點出

了書寫的意旨。客曰：「茹甘啖脆，養生者需之，君何遠市城若此？」20 他引

唐代陸龜蒙〈杞菊賦〉以及《莊子》、《抱朴子》中的典故作為回應，強調自

我不欲為慾望驅使，與眾同流的志向。其曰：

汝不聞天隨生乎？人言「千乘之邑，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

君何關之閉也？」天隨生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

食耶？」客乃軒渠而去。嘻，吁！鴟梟之鷙擊，孰與鷦鷯之枝棲而安；

蜣螂之穢饜，孰與玄蟬之露吸而潔？既潔且安，吾志得矣，復何慕猥慚

小草！ 21

其實，龍膺在園林建成之後，自然可以因為不同的用途，隨心所欲的遊走在三

座園林之間。然而，在序文中他卻刻意強調三座園林與城市的距離，以及它們

各自不同的居住感受。背後的意圖，正在於透過「搬遷」的行動凸顯他對世俗

紛擾避之唯恐不及的心境；同時也強調他最終得以在桃源綸嶼，放下對升沉榮

瘁的執取。

• 12 •

17  同前註。
18  同前註。
19  同前註。
20  同前註。
2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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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回到個別園記的書寫脈絡，卻又可以發現他其實相當肯定勝果園

和㶏園與市城相去不遠的交通優勢，例如他描寫勝果園：「桃柳悅人，禽魚適

性。且距郭咫尺而近，來往不疲款賓，中宵猶可叩關而入。」22 又寫㶏園中的

千秋閣曰：「予生平抱山水癖，而又不樂形勝太顯著，……更懼去城郭遠，為

攜琴問字者所苦難。惟此數畝之區，擁溪山之勝，去郭才十里。」23 可見，在

園記的書寫中，龍膺並未對賓從剝啄表露不耐，縱使是寫於山西任職上的〈勝

果園記〉亦是如此。因此，筆者認為園記與記序之間的書寫差異，一者呈現他

在總覽三座園林與個別園林時的不同視角，二者則更強烈地反映出他在撰寫記

序時的心境。若考慮到龍膺撰寫這篇記序的時間點，是他擔任山西參政的任職

期間，便可以理解在他後設性的回顧中，這一份對遠離市城的強烈渴望，乃是

他意欲潔身自好的避世心境。背後深藏著他眼見家國瘡痍滿眼，卻終究難以有

所作為的深沉無力，所謂「國步若此，出何能為？」24

記序完成的當時，他在山西參政的職任上，因政務來往而結識平陽府知府

傅淑訓（1581-1658，字啟昧、咨伯）。由於二人為故楚同鄉，龍膺遂將六篇

園記與之分享。他在書信中誠摯地提出邀請：

即今天時人事，大有可虞。吾憶吾園，真成樂國。時一披對拙記，聊以

豁此畸愁。幸弁以數言而付之築氏，不惟徼鄉曲之譽，且以訂湖海之盟。

異日為采真游，辱訪吾園，不為生客耳，如何？ 25

可見，龍膺之所以在遠赴晉寧時著手整理園記，乃在於期待能夠以文字臥遊，

解消現實處境中的憂慮。至於他的邀約，更透露了他是以寄託未來的方式，安

頓自己當前的愁苦。

• 13 •

22  明•龍膺：〈勝果園記〉，同前註，卷 7，頁 185。
23  明•龍膺：〈千秋閣記〉，同前註，卷 7，頁 189。
24  明•龍膺：〈偃骨無學人傳〉，同前註，卷 8，頁 212。文中此段話語雖然是龍膺

更早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左右，任職甘山兵備分巡道副使時所言，但筆者認為

這樣的心境愈至晚年，愈加濃烈，用來說明他寫園記序文的心境當無不可。
25  明•龍膺：〈與平陽守傅咨伯〉，同前註，卷 26，頁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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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如此，龍膺在心繫家園的同時，對於政務亦未嘗懈怠。他的書信，即

充分展現了他的憂慮與愛民之心。他曾不無自矜的向咨伯表示：

不佞生平負性頗急，任事頗勇，而持法極平，存心極恕。遇人有過，每

明張目膽責讓之，曾不匿怨，亦不避怨。絕不暗害一物，以自蹈於含沙

射影之所為；亦絕不搜索人隱過瘢垢，以效鈎距束濕之政。故上下相與

者，久而信之愛之。自弱冠做理官時便如此。26

可見他對政務絕不苟且的態度。他曾經親授蝗蟲捕滅之法，以倉廩賑濟災民；

又練鄉兵、行保甲，將三十多名賊盜繩之以法。27 然而，正因為他對地方、對

民情的深入理解，使得他發現「此中法紀盡頹，事事掣肘」，28 眼見國事大壞，

卻又徒有剛腸，孤立寡援。他雖有意維繫家國安穩，卻難有著力之處，最終只

能念戀他的桃源樂土，聊以安慰。

總上，讀者可以看到龍膺在六篇園記的序文之中，通過溪園三遷的行動來

凸顯自己鷦鷯一枝，不與眾為伍的高潔志向。同時，通過書信輔助，也可以發

現他在「吾愛吾廬」的宣稱背後，並未對家國之難、百姓之苦袖手旁觀。以下，

筆者將進一步從個別的園記書寫中，梳理龍膺對勝果園、㶏園以及綸嶼三座園

林不同的寓託。

（二）園以果勝：人倫之樂與浪遊經歷

勝果園作為龍膺的宅第園林，從萬曆十四年（1586）到萬曆三十二年

（1604）終告落成，它的建設最早，歷時最久，因此也見證了龍膺由少而壯的

成長歷程。然而，在龍膺晚年的書寫中，他最常掛念的兩座園林，乃是㶏園以

及綸嶼。詩詠、書信以外，他甚至寫了一篇〈綸㶏先生傳〉來闡釋自己如何在

兩座園林之間，任意的切換自我的身分認同。相較之下，有關勝果園的記述似

乎相對是少數。筆者認為書寫的缺席，除了龍膺晚年對勝果園在地理位置上鄰

26  明•龍膺：〈與傅平陽〉，同前註，卷 25，頁 454。
27  明•龍膺：〈與李祝垣侍郎〉，同前註，卷 25，頁 459。
2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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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市井的不滿，及其作為宅第園林的私密性以外，尚且來自於他在情感上的沉

痛。

一般園記的書寫內容，往往著墨在命名的寓託、景點造設，或者園亭遊覽。

然而作為他晚年身處異地的一次回顧，龍膺在〈勝果園記〉中以大量的篇幅，

紀錄著他從萬曆四年（1576）起至父親逝世前後，每一次在宦途中的浪遊經歷，

以及歸返鄉園之際與家人的相處。對他來說，勝果園像是一個巨大的記憶封存

所。他在仕宦途中遭遇的挫折與欣喜，在家庭中感受到的至樂與至悲，皆如同

一張張幻燈片，在園林建成之後仍一幕幕放映著。敘事中，父母、兄弟的身影

與龍膺的浪游經歷，不斷交織，最終譜成他對園林之樂的省思：在人事之可貴，

而不在名爵、品物之難得。可以說，〈勝果園記〉是《溪園六記》中最特別的

一篇書寫。

他以「予負性癖山水甚摯」作為開頭，總攬全篇要旨。於是在自述生平的

時候，他往往著墨於他在行旅中與文友、詩友遊覽登臨、品第泉石，清狂而不

受拘束的一面，而不談遭受貶謫時的不滿與憤懣。他將園林以「園以果勝」之

意，命作勝果園，用意正在於將仕宦波折之苦，轉化為園林興建之樂。其曰：

夫天以播遷之役資我浪游，無論薊北江南，多予履迹。即東極甌海，西

極流沙，撰轡停驂，萬有千里。奇巖怪壁，幽澗漰湍，罔不羅而貯之胸

臆。乃闢一區宮數畝，而樂將終其身焉。29

浪遊的經歷，使得他能將草木山川納之胸臆，儲之園林；仕路中輟的歸返，使

得他能承歡膝下，兄弟怡怡，一享天倫至樂。相對於困逆旅、治軍書的疲憊，

以及在軍旅中暴露風霜、躬冒矢石的危殆，勝果園對龍膺而言，無疑是一處可

供身心安頓的居所。而園林裡的增建與經營，也都標記著他在仕宦途中升遷與

貶謫的經歷。

例如，萬曆十四年（1586），擔任徽州府推官的龍膺以「詩酒掛吏議」30 謫

29  同前註，頁 185。
30  明•龍膺：〈汪伯玉先生傳〉，同前註，卷 8，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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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武陵時，他便在城外西郭闢建新居，並取老子典故將堂室命作「猶龍館」，31

寄託他對潛沉再起的自矜，以及讀書人偶一受挫的忿忿難平之氣。而後，在萬

曆十九年（1591），他於京城任官，上疏諫選宮女，幾死；隔年，又上〈乞釋

逮臣疏〉替魏學曾辯護。耿直剛毅的行事作風惹來同僚相妒，遂遭貶謫為浙江

鹽運判官。赴任的途中，他與友人羅廪同返武陵，又葺新居，其曰：「時家大

人亦謝計部歸老，定省暇，乃葺西郭池館以居高君，狂態尚作。」32 由此可見，

仕路波折帶來的鬱憤，他在園林中找到抒發的出口。歸返與構築，似乎成為他

的固定模式。

然而，當他以為只要將耳目所及之山川風土，化作園林中的一臺一沼，便

可樂以終其身；到頭來，卻在家人相繼離世之後，終於明瞭「樂之繫於山川草

木魚鳥者，皆非性情之至也。」〈勝果園記〉寫於山西參政職任期間，彼時家

人的身影早已逝去多年，拉開時間、空間以及情感的距離，他通過對自我生命

歷程與園居經驗的回顧，梳理出園林之樂與人倫之樂二者間的關係。其曰：

抑予於是有感焉。當庚子（1600）前，圃不加廣，館不加飭，蓬蒿委徑，

荊棘繞垣，鼯嘯淒風，蟬咽零露。然吾游之而樂且甚也，何也？以是時

二人偕老，兄弟友于，愉愉怡怡，而不知有名爵富貴，珠玉金紫，及一

切世間可欣可悅之事，未足以易此樂也，故其樂真。及癸丑（1613）歸，

危樓曲榭，施堊流丹，嘉樹名花，含芬交蔭。視向之為園，不啻什伯，

而予游之不加樂也，何也？風木興悲，池草斷夢，杜鵑啼血，鶺鴒摧肝，

予悉樂也？乃知樂之繫於山川草木魚鳥者，皆非性情之至也。33

他以萬曆二十八年（1600）作為分界，為勝果園中的生活作出了樂與悲的分

判。那一年，是他升遷為南戶部員外郎後的歸省，同時也是龍膺父親，龍德孚

31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老子韓非列

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63，頁 2140。
32  明•龍膺：〈勝果園記〉，《綸㶏文集》，卷 7，頁 183。
33  同前註，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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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十大壽。記曰：

已，借公事還，是為庚子。於是治西第九芝堂，列花石堂下。花皆名品，

滇茶、赤素二本尤珍異。石，故金陵魏國鳳凰臺第一峰，予以文購得之

者。輔以青霄錦川，如劍如笏。翼以喬松二，奇秀而古。予日從孝廉奉

尊罍為二人壽，計部公玩而樂之，紀以詩。復請間出西郭飭舊館，左右

鄰爭以其居售予，地益拓。34

這次的返鄉既不為奔喪、也不為貶官，可以說是龍膺人生中少數「衣錦還鄉」

的輝煌時刻。他所佈置的奇花異石，深得父親的喜愛；同時，他也藉此機會拓

建了勝果園林。如秀野軒、庵摩羅閣、青棠館、采蘅彴、香雨亭、杜若草堂、

霞照樓，等等亭臺的興築俱始於此次的修造。其中，龍膺對霞照樓的設置更是

頗具用心，它與父親的玄扈石室 35 相隔僅僅數十武的距離，所謂「層臺相望，

不勝岵屺之思焉。」36

在武陵家鄉停留了一年之後，龍德孚以「而翁幸健飯，何不思所以報國世

恩乎」為由，催促龍膺動身前往南京任職。不料，離家才兩個月而訃聞隨至。

對此，他不禁悔泣呼號：「其以是別為永訣乎？不及一奉遺命於易簣之時，慟

何如也！終天謂何，孤等烏能不拊膺擗踊，仰天而號，而泣繼以血也？」37 聽

從父親的催促赴京任職是孝；然而，未能於易簣之時陪侍是不孝。在孝與不孝

之間，他要如何面對自己的錯過？

返家服喪的三年，龍膺將心神投注在勝果園的經營；喪期服滿之時，亦正

是勝果園的落成之日，對比先前充滿喜慶的賀壽，不免令人唏噓無奈。在〈與

34  同前註，頁 184。
35  見〈先大夫南戶部員外郎誥封郎中修正庶尹玄扈公府君曁先太宜人狀〉曰：「中歲

好道，調息守中，晚節事佛，官明州，一衲一蒲，功行精進。以焚經故，授記普陀，

屠儀部公隆為《靈異記》。歸，結精舍於德山，築玄扈石室於西廓，命其樓曰『對

湘樓』，吟咏自適。」同前註，卷 11，頁 249。
36  明•龍膺：〈勝果園記〉，同前註，卷 7，頁 184。
37  明•龍膺：〈堂祭先考文〉，同前註，卷 11，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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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嵩門刺史〉的書信中，即透露了龍膺強顏奉慰母氏的同時，以園林的經營作

為節哀順變的途徑。其曰：

不肖抱先大夫之戚，哀毀奔廬，幾無人理，強顏飲泣，以奉慈闈。日侍

板輿，甘半菽如五釜。暇營數畝於西郭，頗遠市囂。疊石為山，臨流駕

（架）屋，濤生灌木，月掛疏筠。東望善卷層臺，西睇秦人舊壑，邈然

有遁世之想。臥雲枉過，留數月園中，不履不冠，時飲時弈，絕無賓主

逢迎寒暄酬酢之禮。38

在園林的興建工程中，龍膺透過身體力行的疊石、駕屋，以忙碌調節頓失親人

的哀痛；同時，也在園林建成之後，藉由與世氛阻絕的生活情境，來避免自己

的情緒起伏波盪。除此之外，龍膺不僅在勝果園中的霞照樓，參禮金粟；39 也

經常在勝果園附近的對湘樓中與哥哥龍襄、他們的方外友人杜越凡居士，一同

研習梵唄，陪伴母親。40

對龍膺來說，人去而樓空的孤寂，是他心中最難以承受的重量。他的父親

在萬曆三十年（1602）逝世；母親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仙逝；而兄長亦在

萬曆三十九年（1611）撒手人寰。於是，當他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從湟中

回返鄉園時，難免觸景傷情，不可遏止。一如他在〈哭吾兄文〉中所示：

西郭有先大夫石室，樓層臺上，曰「對湘」。兄檀園距其右，吾勝果園

距其左，咫尺相望，竹樹蓊然。吾以屬吾兄及京弟曰：「此先人之所依

也。吾出，而兄時時葺之，如見先二人也。」今兄且從二人地下，而京

弟稚，其何以永先人之澤乎？嗚呼慟哉！ 41

38  明•龍膺：〈與劉嵩門刺史〉，同前註，卷 24，頁 440。
39  見〈募修大慈庵疏〉：「余年來闢居霞照樓，參禮金粟。」同前註，卷 18，頁

343。
40  見〈杜越凡居士傳〉曰：「愚兄弟留館對湘樓之旁舍，治佛廬以習梵唄，為先大夫

資冥福，且為先淑人祈年也。居士心亦樂之，以此方山水佳勝，而土風多勢相謗，

法意主闡化，為作津梁。先淑人率諸婦悉延優婆夷講佛法，誦經持准提秘密，居然

火宅中一淨土也。」同前註，卷 8，頁 210。
41  明•龍膺：〈哭吾兄文〉，同前註，卷 11，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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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對湘樓、兄長的檀園以及自己的勝果園，三座園林咫尺相望，如同家人

彼此照看。然而，在家人相繼離世之後，園林在缺乏人為護持的情況下也將隨

時間慢慢走向衰頹。對龍膺來說，這不只是物質的頹敗，同時也是在頹敗中照

見親人離世的孤寂以及家族承傳的難以為繼。

然而，縱使過往的身影不在，勝果園中的亭臺樓閣，花草樹木，其形制、

安排畢竟記錄著家人與自己往日生活的足跡，是不可拋卻之物。是以龍膺在園

記末尾曰：

雖然，予髮種種矣，回憶廿年前少年故態，如醉如狂，如夢如幻。向所

手植庭樹，亦已蒼然十圍。百年幾何，堪此悒悒。予又安能不借此臺沼

以自寬乎？老絆一官，睽違鄉國，雲山滿眼，吾念吾廬，因寫予思而為

之記。42

對他來說，與家人相處的人倫之樂，以及他在宦海浮沉中的浪遊經歷，如他任

新安推官，與眾友結白榆社，第泉品石；任溫州府學，結白鹿社，日以登臨為

期會；轉官國子監博士，覲龍德孚邸舍，偕龍襄於靜海寺度歲；而後奉聘南闈

校士，又結橫山社；後則再入湟塞，隨軍征戰等等遭遇，43 無一不與勝果園廿

年的興建歷史相互對應。而今遠在山西為逆旅所困的他，也只能透過書寫中的

人事追憶，聊慰鄉思，遂以成篇。

（三）㶏綸二園：可仙可佛的身分認同

前述已及，龍膺在擔任山西參政的期間（約莫在 1616-1620），以林園世

界的安穩，來撫慰自身四方奔走的疲憊。他將溪園六記遞呈給鄉友傅咨伯時，

嘗自述編纂的動機：

《溪園六記》，錄其五請教。第二記為〈㶏園記〉，尚在蒲，俟另錄上。

大約諸記成於率爾，第以寫眼中丘壑、胸底荊榛，無駭俗驚世之語。然

42  明•龍膺：〈勝果園記〉，同前註，卷 7，頁 185。
43  同前註，頁 18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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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久羈異國，信美興咨；每念故國，莊吟轉劇。乃知鄉土之懷，垂老為

篤，而避人之地，從古為宜，無如我桃花源也。花源最勝處，又唯漁仙，

二千年竟為我有。即今天時人事，大有可虞。吾憶吾園，真成樂國。時

一披對拙記，聊以豁此畸愁。44

可知，在異國是紛紛簿案的羈束，在故國是鼓枻花溪的逍遙，兩者對照之下，

使得龍膺迫切地渴望返還鄉園。然而，儘管他在書信裡一再提及對㶏、綸二園

的念想。45 他對家國的憂慮以及對舉薦者的感念，皆使得他孜孜矻矻地堅守職

責。於是，他只能試圖以紙上園林的臥遊，構築出記憶與想像中的樂國，來取

代被目所見的百姓之苦。

那麼，㶏園、綸嶼作為他念茲在茲的兩座園林，各別具有什麼樣的意涵？

用於往返的交通工具，桃柳航，對於二園的串連又起著何種作用？筆者認為，

㶏、綸二園在空間的意義上，一則以釋，一則以道；㶏園可以說是他在柳湖邊

上建立的池上佛廬，而綸嶼則是他在桃源縣漁仙洞所闢建的群真窟宅。至於桃

柳航者，則為兩座固著於一方的園林提供了流動的可能性。由㶏至綸，由綸

至㶏，其中所變換的不只是園林中的景色，也不僅僅是空間的意涵，同時也是

他對自我角色認同的切換，桃柳航帶給他不需受外在假名拘束的真實灑脫。此

外，串連㶏綸的汩汩流水相對於園池的封閉，多了一分輕巧；而相對於江湖的

險惡，則多了幾分安穩。龍膺一竿一笠，可行可止，似能解脫塵網，遊戲人間。

㶏園的闢建，始於龍膺母親的過世。園內的主要建築為功德母庵以及千秋

鑒閣。其位址在武陵縣漢壽鄉，柳湖之濱。袁中道曾經應兄弟二人之請，在萬

曆三十七年（1609）前來遊賞。在《遊居柿錄》中即有一段關於㶏園位址的記

述：

44  明•龍膺：〈與平陽守傅咨伯〉，同前註，卷 26，頁 475。
45  見書信〈與楊文弱計部〉、〈答周句蔥侍御〉、〈與李汝藩小侯〉、〈答楊師〉，

俱收入龍膺《綸㶏文集》第 25 卷，今舉其二為佐。〈答周句蔥侍御〉：「國家多故，

時勢紛拏，則復時時抱婺緯之恤。夢魂怲怲，飛繞綸㶏間。」頁 462。〈與李汝藩

小侯〉：「吾家㶏園、綸嶼，猿鶴怨人，令逋客怦怦心動，第不知異日脱此樊籠，

尚可作江湖浪游，與足下一大醉於燕磯、牛首之間否？」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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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君御于勝果園，同至北莊，可十里許。莊在青溪、黃溪之中，湖水當

其面。共一門入，左則功德母菴，有樓可望梁山；右為㶏園，高閣曲房，

排當甚有方略。溪繞四維可十里，泛小樓船其中，兩岸喬松，古木蔽虧，

空山無人，好鳥和鳴，應不減輞川。46

上述引文中的北莊，是龍膺在漢壽鄉的田莊。47 入莊門之後，即見寶月樓，供

水月大士墨像。負樓而西，即中道所謂入門後左側，有功德母庵，奉三佛金姿，

殿隅則供先人遺像。入門後右側，即龍膺別業，有漚息草堂、千秋鑒閣、松濤

軒、安隱榭及廬舍五楹可供寢處。園而外，有青溪、黃溪抱㶏園如腋，兩溪停

匯處作放生池，池側有樂魚臺，可覽湖上風光。

引文中提到的功德母庵是㶏園中相當重要的宗教場域。不論是建設緣起、

命名緣由，都與他們家族的佛教信仰、宗教活動具有緊密關聯。功德母庵作為

佛廬，早在龍膺父親過世後即存在。當時，龍膺、龍襄兄弟為了陪侍母親，

遂於父親的玄扈石室旁側結精舍以習梵唄。當龍氏母親亦逝世之後，兄弟倆

則將佛廬搬遷至㶏園，所謂：「逾五年，而先淑人見背，乃徙佛廬於池上一

園。」48

根據碑記所載，搬遷是為了尋找更適宜的地點，並以功德母庵為重心，將

㶏園闢建為一處以宗教修持為主的園林。其曰：

先計部玄扈公授記普陀，皈依乾竺。先宜人唐晚發信心，專持佛號，無

疾危坐，稱阿彌者三乃瞑。膺不肖少從方外游，稱佛弟子，邇緣孺慕二

人，尤弗忍背違先志，思一永之，且以薦冥福焉。爰扶廣柳歸，輒從草

土中遍搜溪山最勝，無如我漢壽鄉柳湖之濱也。49

• 21 •

46  明•袁中道著：《遊居柿錄》，收入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7 年），卷 2，頁 1129。
47  見〈樂志〉：「武陵山水奇勝，與桃花源鄰。予復有林壑癖，幸席先人產，可貽子

孫以安。予肇卜別業漢壽鄉，得田三十畝，無憂旱潦，庶幾稱良，足供香積。」明•

龍膺：《綸㶏文集》，卷 22，頁 386。
48  明•龍膺：〈杜越凡居士傳〉，同前註，卷 8，頁 210。
49  明•龍膺：〈功德母庵碑〉，同前註，卷 6，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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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龍膺建設功德母庵除了是為父母追薦冥福之外，更重要的是為承繼、延

續父母的虔誠信仰。尤其是他的父親曾因焚經之故，誓願奉齋持戒。50

至於庵名之所以命作「功德母」，一方面是龍膺用以惕勵自我「信心」的

重要性，典出《華嚴經》偈語：「信為道元功德母，增長一切諸善法。」51 另

一方面，則與他對父親的追懷有關。他在萬曆十六年（1588）擔任溫州府學教

授時，曾經將自己在官署中的誦經處命名為「功德母」。他在與父親來往的書

信中提到：

嘉禾楞嚴寺近鐫三藏諸法寶，多善本。兒經其地，以月俸購之，攜來署中，

暇則翻閱，少有解悟，因名誦經處曰「功德母」。無咎作八分書，居然僧

舍也。因憶大人坐逸我亭中，參定慧，觀真見如來，兒於習靜時，恍如侍

膝下。第終不如脫此塵根，歸作團圞頭，說無生話，為無量歡喜耳。52

當時，他將頌經處命名為「功德母」，乃是在習靜的修持中，連結自身陪侍父

親參悟定慧的記憶。在廿年之後，龍膺仍然選擇將㶏園中的佛廬命以「功德

母」，明顯承繼著過往回憶。

㶏園建成之後，龍膺經常在園林之中研讀法藏，與居士、法侶參禪應辯。

他曾與諸禪衲相互詰難，並提出自我對經典的詮解，將其編纂為《金剛經摘

解》，53 亦嘗因為讀經至「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一語，有所頓悟，而曰：

「大自在，大自在！又有什麼病來？諸人到這裡，還信得過㶏居士麼？」54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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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見〈補陀靈應傳〉，明•袁中道著：《遊居柿錄》，收入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

卷 2，頁 1119-1120。
51  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藏

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第 278 冊，卷 6，頁 433。
52  明•龍膺：〈報家大人平安信〉，《綸㶏文集》，卷 24，頁 425-426。
53  見〈《金剛經摘解》序〉：「萬曆甲寅嘉平月，結集禪衲，於功德母庵莊諷《華嚴

法藏》，以百日為期，夜則延予法堂，參究宗旨。余於除夕語諸禪者：『昔宏忍大

師，謂北方《金剛經》於見性門最為方便，然義實元奧，多所未了。』乃為講說一

遍，隨眾詰難，粗為剖解。侍者遂逐段記之，集而成秩，命曰：『摘解』。」同前

註，卷 2，頁 55。
54  明•龍膺：〈㶏居士抱病山中〉，同前註，卷 15，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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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作為功德主，延請沙門大德，弘揚《華嚴》法旨，並為禪期募化籌措，撰寫

〈募化結制華嚴百日禪期疏〉55 一文。又嘗於功德母庵中開示行者，撰〈功德

母庵示眾〉56 一文。其中，他與杜越凡居士更是相互引為法門知己。功德母庵

裡的方丈室便是專為居士所設。其曰：

會予歸自塞上，卜築㶏園，日習禪定，拉居士為法侶，共參究此一段生

死大事。蒼髯林下，碧繼溪頭，時舉一二轉語相印，揚眉瞬目，互有發

明，喝棒機鋒不落空。有一夜對話，質難數回，直搗崤函，決破關機子，

令予一片疑石，划然墮地。於熱惱海裡，建一清涼法幢，相顧而笑。……

奈何知居士者，唯眇予一人，而知予者，亦惟一居士耶！ 57

由上述可見龍膺與杜居士之間的深厚情誼，以及兩人機鋒銳利的相互辯答。雖

不敢說藉此便能參透死生大事，然而對於梳理心中困惑，當也有益。由此可以

說明，龍膺構建㶏園，乃是將其視為一處以研讀法藏、習靜修持為目的的莊嚴

佛土，而他本人也確實於法門有所深入。

他曾經期待自己與兄長龍襄能夠像王維、王縉一樣，在園林、在山水，也

在佛法之中攜手共度。對他來說，雙親已逝，京弟年幼，唯獨曾經一同臥起、

讀書的兄長能夠與他在人生的路途中繼續地相互扶持。龍襄晚歲皈依釋氏，其

見㶏園山水清勝，曾經有意構築草閣依傍其側，與膺共眺柳浪煙水。可見〈哭

吾兄文〉曰：

吾治㶏園青溪上，即所稱功德母庵。兄亟賞山水奇勝，亦卜一小圃山之

南，語吾割一隅拓之。兄擬構草閣，眺柳浪煙水，命吾書其額曰「欹湖割

勝」，吾意此地為吾兩人頤老之所，如摩詰兄弟之有輞川也。兄今捨此湖

山矣，異日弟歸，孑立松下，將不令溪流嗚咽，雲壑含淒乎？慟哉！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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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明•龍膺：〈募化結制華嚴百日禪期疏〉，同前註，卷 18，頁 345-346。
56  明•龍膺：〈功德母庵示眾〉，同前註，卷 15，頁 312-313。
57  明•龍膺：〈杜越凡居士傳〉，同前註，卷 8，頁 210。
58  明•龍膺：〈哭吾兄文〉，同前註，卷 11，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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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膺未曾想到，萬曆三十八年（1610）兄弟二人在功德母庵的餞別，即是他們

的最後一面，此一念想，終成幻泡。他的兄長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溘然長

逝。當時龍膺擔任西寧兵備，雖感哀痛卻又不能拋下任職，歸返武陵。不料，

亡兄之戚未已，流言蜚語又起。隔年，兵科張給事上奏彈劾，以「豈欲其賦詩

退虜乎」59 諷刺龍膺無法勝任軍事。於是，他在憤懣之下，隨即連上兩道乞休

公文，懇切求歸。

回到武陵之後，他一方面卜築㶏園，日習禪定，翻閱藏經；另一方面也開

始積極地建設他的最後一座園林。綸嶼，在桃源縣漁仙洞一帶。早在他出使西

寧、甘肅之前，便曾多次前往桃源縣遊覽。萬曆三十七年（1609）春日，他與

二三好友為桃花源之遊，當時看見一巨石高數丈，橫百餘丈，形狀類馬，龍膺

即嘆曰：「安得此石置之几席乎？」60 此後遂誌之難忘。同一年，袁中郎、中

道兄弟與龍襄亦嘗往遊桃源漁仙。中郎嘆道：「他日買山，當以此中為第一義

也。」61 袁中道亦有感而發：「予謂近此者不必更置園亭，但于漁網溪上作屋

三間，而以一舟往來穿石、水心崖間，即為天下第一名園矣。」62 最終，這些

念想都由龍膺一人囊括於綸嶼的構築裡。

萬曆四十一年（1613），龍膺從塞上回到武陵之後，即邀集好友再續桃源

舊遊，以賣賦錢為買山資，購得瓮城一地。其記曰：

逾五年為癸丑，秋杪，復偕朋好續舊游，則見寺閣頹圮，灌木翦拜，令

人愴然。……而瓮城無恙，石梁尚覆，榛莽如故也。以有他期，夙歸城

市。至之明日，地主人為肺腑戚，亟遣使持左券售予，謂其主孀孤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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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明•龍膺：〈乞休公文〉，同前註，卷 23，頁 417。其曰：「詞燦珠璣，筆搖星斗，

亦武陵名士。然蒙議不羈，恣縱無檢，山人墨客，出入其門。漸操是非之權，巧為

剝削之計。處之以甘肅，豈欲其賦詩退虜乎！」
60  明•龍膺：〈石梁閣記〉，同前註，卷 7，頁 190。
61  明•袁宏道：〈由水溪至水心崖記〉，《瀟碧堂集》，收入錢伯城箋校：《袁宏道

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卷 13，頁 1155。
62  明•袁中道著：《遊居柿錄》，收入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卷 2，頁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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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遠，租率稽逋亡，所詰願得善價耳，予喜而倍償之。63

龍膺此次購地買山，實是水到渠成。再根據江禹疏〈買山說〉以及周聖楷〈漁

仙洞莎羅庵賦並序〉二文，可知他在隔年（1614）又購得倒水巖十二峰，漁仙

洞地。他的快意可見於〈買山說〉一文中：

歲甲寅三月，余同伯孔游，最賞心者為穿石、倒水一帶。漁仙洞居其中，

而慨建置未雅，命名不根，為山靈辱。是時㶏公亦游而樂之，因購此地。

不慧入郡城，方誇其勝，而㶏公以書復我，曰：「倒水十二峰，以作我

籬落下物，實以買賦錢為買山資，君得無妒我否？」64

由上引諸文可知，袁宏道兄弟、龍膺兄弟以及江伯通等多位友人，皆以穿石、

倒水一帶為桃源最勝。其中，又以漁仙洞最得龍膺之好。箇中緣由，除了山水

之勝以外，或許跟漁仙寺的修整不無關聯。漁仙寺在隆慶四年（1570）曾經歷

一次修整，主事者為於文徵以及鄒善，二人捐廩布金以新締構，而揮毫寺額者

即龍膺父親。65 四十餘年之後，龍膺兄弟又應於文徵後人之請，撰寫〈修漁仙

寺募緣疏〉。由此看來，龍膺與漁仙一地的相遇與相知，未嘗不可謂之宿緣。

從倒水巖十二峰至漁仙洞，其間林巖，不可勝數。膺曰：「吾於百十中拔

之，得巖壑天巧神奇可稱洞天者五」，66 分別是南極洞天、北真洞天、西靈洞

天、東華洞天以及中黃洞天。龍膺以道教天宮之名命之，顯然有視綸嶼為仙境

之意。所謂：「其在方內，宛置五嶽於一區；其在海上，則南極一崑崙。而東

華、中黃，何減閬風玄圃？」67 實有納天下於掌中，又傲比天上神仙之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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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明•龍膺：〈石梁閣記〉，《綸㶏文集》，卷 7，頁 190-191。
64  明•江禹疏：〈買山說〉，收入清•唐開韶、胡焯纂，劉靜、應國斌校點：《桃花

源志略》（長沙：嶽麓書社，2008 年），卷 4，頁 107。
65  見〈修漁仙寺募疏〉曰：「隆慶庚午，吾鄉先輩于夢玄刺史公與參知穎泉鄒公，……

穎泉公乃捐餼廩，屬刺史公布金締構。……先民部玄扈公為書『妙光玄閣』、『源

陽仙隱』諸額，亦既煥然矣。復召野衲居守，奉香案，為之置田三十餘畝。」明•

龍膺：《綸㶏文集》，卷 18，頁 344。
66  明•龍膺：〈綸嶼記〉，同前註，卷 7，頁 196。
67  同前註，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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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綸嶼的自然天成，龍膺一方面為其刈茸除穢，還洞壑以本來面目；另

一方面，則倚傍著山林地原有的曲直曠奧，築建亭閣以妝點山水。然而，相對

於人為的造設，他顯然花更多的心力在自然景觀的命名。例如：㶏公洞、虎拜

石、玉壺洞、紫竹灣、紫霞巖等等，或因形、或因色而名之。透過命名，龍膺

以自我的審美理解，賦予此地自然以人文意涵，同時也藉此貞定了自我與空間

之間的關係與意義。如其在〈山水〉中所言：

昔人謂：「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此自會心語。而繼之曰：「何

必居籬落下，然後為己物？」覺有寒士相。……雖曰千秋萬歲後，未知

籬落裡更幾主人。然而主人未必妙解山水趣，即解而又未必能名理能

文，能名理能文而又或苦貧乏，顑頷無三徑資，弗能為山水主。以故東

林諸勝，卒賴慧斐諸子以傳，而千秋萬歲後，亦無不以匡廬諸山水為慧

斐諸人籬落下物，不聞諸名流貪也。第挾山水為己物，不傷為廉，然實

與千秋萬歲人共有之。68

言下之意，龍膺即所謂解山水趣、能名理能文，又有三徑資者。由此可以想像，

他撇除掉「舊為好事斸者」之洞壑，另選自己認可之天巧神奇者，並處處誌之、

名之的行動背後，正是他欲山水洞壑以己名傳之，並與千秋萬歲人共有之的冀

盼。69

龍膺對山水、對園林的熱情，最終成就了他在武陵、桃源的三座園林。尤

其㶏園、綸嶼更是他晚年重要的心靈寄託。如「夢繞㶏園松韻裡，秋驚汾渚雁

聲中。」70「予家漁仙是仙島，萬樹碧桃花更好。」71「雲山渺何處，夜夜枕

邊過。」72 等等詩句，無一不傳達出龍膺遠在異土，對綸㶏二園的思念。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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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明•龍膺：〈山水〉，同前註，卷 22，頁 386-387。
69  見〈萬壑臺〉詩：「漁仙巖洞闢鴻蒙，萬壑千秋屬㶏公。輞水香山堪並勝，宗風仙

骨許誰同？」明•龍膺：〈萬壑臺〉，《漁仙雜著》，卷 17，頁 717。
70  明•龍膺：〈入晉咏懷〉，《晉寧小草》，卷 16，頁 680。
71  明•龍膺：〈醉菊歌長句〉，同前註，卷 16，頁 688。
72  明•龍膺：〈伏雨後望華條諸峰漫懷鄉國二首〉，同前註，卷 16，頁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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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座園林一則以釋，一則以道，若依他所言：「吾晚節事竺乾古先生，斥十仙

為外道」73 的話，他如何綰合二者，合理化自己闢築淨土、洞天的作為？

他在書寫自我的兩篇傳記〈偃骨無學人傳〉以及〈綸㶏先生傳〉裡，便試

圖回答這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龍膺如何以他身體的外在特徵「偃骨」，74 以

及串連兩園的交通「桃柳航」，來強調自己可仙、可佛的豁達與自由。在〈偃

骨無學人傳〉中，無學人本志在㶏園習禪定，閱《楞嚴》、《圓覺》諸經典，

然而在親友的關懷之下，他勉強自己居於城郭、食用葷食，不出兩個月即苦痛

難耐，其曰：

居不兩月，萎頓中惡，心忪忪作悸，甫交睫輒喘飽，有如一物奔沖而上，

直抵心胃間，如杵如舂，躍長衾中，大叫狂走。久之隱軫墳起，按之如

石，大如卵，中坎橫亘。……及取几上一帙讀之，為《酉陽雜俎》，內

載玉格有曰：「名在星書者，胸有偃骨相，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

無學人掩卷笑曰：「有是哉！有是哉！吾胸間隱軫如石橫亘中坎者，豈

即所稱偃骨耶？」75

龍膺將胸前橫亘之凸起，解釋為上仙之偃骨。而後根據書中記載，強調自己從

今而後只管靜心無念，便可俟道自至，永脫煩惱桎梏，是以其曰：「仙可也，

佛可也；不必仙、不必佛可也，夫何病？」76 於是，倚傍著胸中偃骨，龍膺便

消弭了自我在仙佛之間身分認同的歧異。至於在〈綸㶏先生傳〉裡，他則透

過實地交通的串連，通過身體的移動，具體地展示自己在價值認同間的自在解

脫。傳曰：

夫㶏以一笠而曰公，志為開士流也；綸以一竿而曰叟，志為漁父流也。

往來上下，時嶼時園，恒以一航載竿笠圖書而狎煙水。視向者絕無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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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明•龍膺：〈偃骨無學人傳〉，《綸㶏文集》，卷 8，頁 213。
74  偃骨的描述尚可見於〈塑詰〉：「予額有赤珠如摩尼，背有黑子如肉芝，胸有偃骨

餐瓊飴，則豈塑氏所能窺？」明•龍膺：〈塑詰〉，同前註，卷 22，頁 384。
75  明•龍膺：〈偃骨無學人傳〉，同前註，卷 8，頁 211、213。
76  同前註，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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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惡，無簪組之累，……故人求先生於㶏，曰：「先生學無生，為佞佛

者乎？」而先生之綸矣。求先生於綸，曰：「先生學長生，為神仙者乎？」

而先生之㶏矣。77

在桃柳航的擺渡中，龍膺以無法被掌握的行跡，來迴避外在他者強加的價值判

斷。卸下佞佛者、神仙者的身分，龍膺無需向他者解釋自己的行動，也無需考

慮他人的眼光。所謂「名，假也，予自有無名氏真主人在。第幸得長主綸㶏之

盟，予不死矣。」78 有趣的是，龍膺特別在傳記末尾，又借「好事者」之口來

強調自己以儒者為本的身分認同。曰：「先生篤君父，習文武，儒也。而托之

乎仙與佛者也。然先生非世所謂儒，而亦不棄為世儒也。」79 由此可以想見，

不同的園林對龍膺來說雖有著相異的空間意涵，但背後所要抒發的仍舊是古往

今來讀書人在仕宦途中所遭受的不遇之悲。是曰：

予生平於功名富貴之際，若有所沮焉而不與，即坎壈拂抑無聊之候亦數

數。逢知己特達之遇，目為異人，欲挈而登之九天之上，而主者復若靳

也。即今通籍垂四十年，尚滯藩臬簿書，亦綦厄矣。乃於山水泉石之

勝，率往往不求而得，不召而來，不費資力啟吻，而挈以畀我，豈造物

者故投其所好乎？然又皆人棄之若無奇者，及予得而闢之，而人爭以為

奇也。80

讀書人，或者說心懷家國的儒士，因無所用於世而選擇以自然山水的瑰瑋壯

闊，以身體力行的園林興築、草木澆灌，繼而以命名、以書寫的方式寄託心志，

抒發不遇之沮。這樣一個有關仕隱出處的課題，早已不甚新奇。然而，痛苦並

不能比較。縱然每一個在科舉制度底下的讀書人都可能仕路受挫，縱然他們有

眾多同樣失意的前輩典型可以撫慰自己，然而這都不能改變他們在人生路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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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明•龍膺：〈綸㶏先生傳〉，同前註，卷 8，頁 214-215。
78  同前註，頁 215。
79  同前註。
80  明•龍膺：〈石梁閣記〉，同前註，卷 7，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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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到的每一次挫折，都是唯一的一次。這些挫折與傷痛，是在他看似豁達、

超脫的話語背後所要留意的。勝果園如此，㶏園、綸嶼亦然。

三、半生戎馬：《蒙史》的編纂與湟中園亭的建設

龍膺一生的仕路輾轉多方，其中與他地緣最深的非湟中莫屬。萬曆二十三

年（1595），他隨田樂出征，即以湟中三捷的輝煌戰績，為備受紛擾的西寧捎

來安定。四年的征戰經歷，使得他對此地風土多了幾分的熟悉，當時他曾與劉

敏寬共同編纂《西寧衛志》，寫下了他們對邊防的憂心。而後在萬曆三十九年

（1611），他在京師遭受黨爭波及，81 授任甘山兵備分巡道副使，又一次的往

來於甘州與西寧之間。待在湟塞約莫半年的時間裡，他積極地投入當地建設，

構置以「蒙惠泉」為中心的公共園亭，並將相關的建物記文以及他對泉、茶的

品啜心得，彙整為四卷一冊的《蒙史》。

短短的數月之間，龍膺合眾人之力開鑿了蒙惠泉，構築淡空庵、清寧堂、

枕漱軒、樂眾軒以及醒翁亭、丈人亭、醉歌亭、達勝亭等等四座用於調節奔奏

之勞的候亭。此外，尚有香水寺與北禪寺兩座佛教建築的修建。就體量而言，

龍膺在湟中建設的園亭，規制並不繁複。然而，他與湟吏詩咏其間的行動，以

及他在命名、書寫中寄託的情志，一同豐富了此地的空間意涵。可以說，湟北

園亭一方面是他在公務之餘，與地方官僚、戎馬壯士觴詠酬酢的文化場域；另

一方面也是湟民休憩泳游、汲取清泉的日用休閒場所。

其具體規劃如下。從湟城北門出，東址即「蒙惠泉」。泉自石出，分流為

二，龍膺不欲眾流混淆，遂合分流為一池儲之，可渡舟筏。循池植柳，逾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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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見〈腕讓〉：「庚戌之秋，需次輦下，偶宣城史氏為庵佞佛，問名於予，予命以『七

枝』，遂書其額。不圖黨人攻史氏，而以其波及我，猶廑廑以『少年文酒，延納細過』

薄責我，典邊者爭之，曾不滅予勞也。」明•龍膺：〈腕讓〉，同前註，卷 22，

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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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為渠，渠逼井。歷井後，曲折而南，有巖負城若广，跨广而亭，是為「醒翁

亭」。亭側築一候，名「達勝亭」，以蔽雨日。越醒翁亭而東，眾石攢立，陟

石拾級而上，東折為「淡空庵」。越庵而東，即「清寧堂」。

清寧堂者，湟峽、渠水若襟若抱，所見之景夏秋、冬春各擅其勝。庵、堂

之間，有楊別駕之「樂眾軒」。歷清寧堂之南，循徑下，稍西折，有巨石獨處

塊然，又有群石列之左右，於茲地設亭，是為「丈人亭」。倚欄四眺，可見千

頃沃壤。另，「枕漱軒」根據記云：「軒實碕清流而跨群石」，82 推測亦在丈

人亭近處。丈人亭左，又築一亭候，使來往之師旅忘倦，是名「醉歌亭」。而

清寧堂之東，有寺為「香水寺」。門入，稍南折而東，有殿中峙。殿前有圓阜，

輔以危岫，湟水、渠水、泉水相匯於前，即龍膺於北泉處所闢之工程。

以下，筆者將以《蒙史》為主要材料，輔以相關詩文如《湟中詩》、〈醒

鄉記〉等文本，從中釐清不同建物之間的命名寓意以及聯繫關係，梳理龍膺在

公、私不同的面向上，如何以建設活動、文學書寫賦予此地園亭意義。

（一）《蒙史》的編纂與湟中惠政

《蒙史》四卷，卷一為建物書寫，卷二至四分別為泉品、茶品、啜品。二

至四卷的內容，包含龍膺的平述見聞、讀書筆記、他在湟中對泉、茶的發明與

軼事，以及對好友羅廪《茶解》的援引。可惜，四卷本《蒙史》似已亡佚；因

此，筆者僅能根據《蒙史》的序文，來推斷其中收錄的篇目作品。其曰：

《蒙史》者，醒翁治兵多暇，著而勒之北泉者也。泉稱「蒙惠」，故名

因之。泉在湟之北，其上為庵者一，為堂者一，為軒者二，為亭者四，

各有記，其續構精舍並碑焉。繫以品者三：曰泉、曰茗、曰歠。悉述舊

聞，合為《史》，得卷四。83

由引文中所謂一泉、一庵、一堂、二軒及四亭各有記的說法看來，可以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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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明•龍膺：〈枕漱軒記〉，同前註，卷 7，頁 162。
83  明•龍膺：〈《蒙史》序〉，同前註，卷 2，頁 59。



三遷溪園，半生戎馬：論龍膺的園林書寫 31

《蒙史》卷一收錄的是〈湟北蒙惠泉記〉、〈北泉清寧堂記〉、〈醒翁亭記〉、

〈枕漱軒記〉、〈丈人亭記〉、〈醉歌亭記〉、〈達勝亭記〉、〈樂眾軒記〉，

其中淡空庵並沒有獨立的記文。至於「續構精舍並碑」者，應為〈北泉香水寺

碑〉。此外，龍膺在湟中與建置相關的書寫尚有〈醒鄉記〉、〈淡空庵偈〉與

〈建北禪約〉，這些作品是否收錄在《蒙史》卷一，目前並無相關線索。至於

卷二至卷四的泉、茗、歠三品，所指明確，較無爭議。84

關於《蒙史》的版本，除了可以參考點校本《龍膺集》之外，尚有日本國

立國會圖書館藏二卷本《蒙史》，收入明代喻政所編輯的《茶書》裡。85 二卷

本的卷首刻有朱之蕃撰於萬曆四十年（1612）的〈蒙史題辭〉，卷上為〈泉品

述〉，卷下為〈茶品述〉。〈茶品述〉的內容經過增補之後，於四卷本中被區

分為茶品以及歠品兩個部分。筆者將二者進行比對，發現在四卷本的〈茶品述〉

及〈歠品述〉中，有三個段落經過增補：〈茶品述〉中從「出鐺不扇」至「過

此則湯老不堪用」一段，86 以及「岕茶用熱湯洗過」至「以上見《茶解》，述

其略」一段，87 為二卷本所無，乃龍膺摘自羅廪《茶解》的段落。另外，在〈歠

品述〉末尾，增補了「膺居塞上，苦佳茗難繼，於夏初採枸杞茶，制如茶法，

烹亦如之。味苦而清，且能滋益。久之，色轉香美，名曰杞茶」88 一段，是龍

膺在湟中研發杞茶的記錄。

透過《蒙史》大略的形制，讀者應可略窺龍膺對茶飲的鑽研與重視。那麼，

他究竟何故對泉茶之事如此執著？除了蒙惠泉以外，他更耗費許多財力、精力

進行相關的建設活動，甚至為此留下一部《蒙史》著作，其用心何在？

• 31 •

84  以下為行文之便，仍將《龍膺集》中所收錄的湟中建物記以及泉、茗、歠三品，視

作整體，並以四卷本《蒙史》稱之。
85  明•龍膺：《蒙史》（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萬曆四十一年［1612］刊本）。影像

檔參見：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554207?tocOpened=1。
86  明•龍膺：〈茶品述〉，《綸㶏文集》，卷 20，頁 368。
87  同前註，頁 368-369。
88  明•龍膺：〈歠品述〉，同前註，卷 20，頁 372。



臺　大  中　文  學  報32

根據《蒙史》三品的體例，此書與《茶經》、《酒經》、《花譜》類屬同

一種書寫系統。89 乃文士們因著自身癖好，將單一物類的知識經驗與發展過程

集結為冊的成果，展示了文士對閒雅文化的經營。然而，由於龍膺的官吏身分

以及所針對的閱讀對象，使得《蒙史》的撰作動機不僅僅是興趣使然，同時也

是他對教化蒙昧的實踐以及具體政績的記憶留存。可見二卷本朱之蕃的〈蒙史

題辭〉曰：

頃治兵湟中，夷虜欸塞，政有餘閒，縱觀泉石，扶剔幽隱，得北泉甚甘

烈。取所携松蘿、天池、顧渚、羅岕、龍井、蒙頂諸名茗嘗試之，……

乃知天地有真味，不在 酪姜椒、羶腥鹽豉間，而雅供清風，且推而與

擐甲關弧、荷氊披毳者共之矣。90

藉由朱之蕃的記錄，可從中瞭解龍膺試茶的經過，並欲將其推而與軍民共享的

意圖。而龍膺將此清境勝事傳予當地湟民的起心動念，則可見《蒙史》序文：

湟居絕塞，不產稻粱，惟藝麥麋稗豌，啖牛羊潼酪，與羌習類。然非茗

飲，則病暈不可活，而茶又無佳種，率官商採自楚蜀者，雜荈葭搗之，

蒸如餅，堅如鐵石。製竹為簏，實其中，用刀椎始碎，蓋資以市番馬，

為戰士需。商挽茶簏至，典者計算千百，半入所司，半令售於市，即民

間暨羌氏所習啖者也。濃沉如墨如丹，而又以酥乳糝之，絕不知有烹法，

亦無所擇水矣。下吏執役者，又率不櫛不沐，汗垢漬毛衣，齅若廁牏，

弗可近其人。甘溷濁，乾糒如飴，又安所事水？ 91

由上述可知，茗飲乃是湟人與羌族治療暈症不可或缺的事物。然而，當地施行

茶馬互市，茶餅需要仰賴官商自外地採買。不僅茶無佳種，不知烹法，又於取

用之水毫無揀擇。此外，擔任煮茶之役的官吏亦無衛生概念，藏污納垢難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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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見〈《蒙史》序〉：「《史》視《花譜》、《酒經》，似尤淡而不厭，爾觀勿謂癡

狂人效玉川子『三碗搜枯腸』，作此淡語。」同前註，卷 2，頁 59。
90  明•朱之蕃：〈蒙史題辭〉，收錄於明•龍膺：《蒙史》。影像檔可參見：https://

dl.ndl.go.jp/pid/2554207/1/48。
91  明•龍膺：〈《蒙史》序〉，《綸㶏文集》，卷 2，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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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茶茗之中。於是龍膺作泉、茗、歠三品，即在教導湟人如何辨別水之澠淄；

再者傳授茶之品類，使人盡知宇內別有一種嘉茗，非酥乳可摻；並以東南之習

為例，指出煮茗當手親為之，乃為雅供。最後，藉前賢往跡的記載，盼能引領

讀者登堂而入茶室之境，達到「上者可從味因漸證湛明妙性，其次亦可稍滌煩

惱塵根」的效果。92

龍膺在湟北開鑿的蒙惠泉，正是實踐一切的基礎。他將泉水以蒙、惠為名，

前者是以蒙卦中的象、彖之辭來形塑源泉潤澤，長養萬物而不居功的特質；後

者，則是肯定北泉堪比錫山惠泉，又強調他開鑿此泉，嘉惠湟民的用心。至此，

龍膺撰作《蒙史》的用意昭然：即欲以泉池之闢、茶水之知，啟湟人蒙昧之智。

而隨著泉水的開闢所陸續興造的建築，除了兼具風景之麗以及實用之效以外，

同時也寓託了龍膺遲暮再入湟中的生命感懷。

對龍膺來說，昔者武功，今者文教，湟中始終是特別的。十七年前，他與

田樂諸將出征，掙得一片安穩淨土；十七年後，他與地方官吏一同展開文化的

建設，如修築堤防，遷徙井渠以免氾濫之苦；93 關心稼禾，為湟民祈雨；94 或

是建造候亭以調節師旅、驛遞之勞等等惠政，於是百廢俱興，民不知有虜而耕

殖日繁。不論地方官吏，或者當地百姓，對龍膺都抱持著感懷之意。如楊別駕、

祁貳師等人稱頌道：「吾儕以及湟人士蒙使君賜，有如此泉矣。」95「往事幸

躬不閱而閱今，茲甫數月而百廢俱興，慈闓渥洽，其殆老氏所謂『清靜寧壹，

無為而民自化』者乎？」96 百姓們甚至為他打造了一尊塑像，放置於清寧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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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同前註。
93  見〈北泉清寧堂記〉：「隃池而北為渠，灌東北一帶沙壤可十里。渠逼井，而盓嚙

城趾，稍北溢輒氾濫沖決，害禾稼，村民患之。予乃首集版鍤，徙稍北，障以堤，

足永恃為一村鄭白矣。」明•龍膺：〈北泉清寧堂記〉，同前註，卷 7，頁 158。
94  見〈祈雨告文〉：「今湟民既病秋冰雹，獲甚儉，春無能播種，播已又久弗雨，其

尚克有夏，民且饑色。率巫舞雩，禱於山川鬼神。」明•龍膺：〈祈雨告文〉，同

前註，卷 13，頁 279。
95  明•龍膺：〈湟北蒙惠泉記〉，同前註，卷 7，頁 158。
96  明•龍膺：〈北泉清寧堂記〉，同前註，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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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97 而他自己在〈再乞休公移〉中為駁斥他人對自己的詆毀時，亦不禁忿

忿表示：「而又胡然士民父老，卒伍兒童，萬口一詞，傾心愛戴，聞來則攀而

喜，聞去則泣而留，職亦何德於邊塞，而能使之人人若此乎？」98 種種皆可見

龍膺對地方的投入受到極大的肯定。

可以說，湟中再履雖是宦途坎坷，但也難得可貴，人情與物情因此兼備。

於是在具體的政治舉措外，他也特別期待能夠透過持續地書寫，尤其是《蒙史》

的編纂，來為自己留下聲名。即如〈達勝亭記〉所載：

昔羊太傅鎮荊襄，多惠政，每風日佳輒造峴首，置酒言咏，終日不

倦。……予癖山水與羊公同，第五十無聞，髮且種種，上無膍益於王國，

下無闓惠於吏民，對茲巖泉，殊有慚於叔子。卿輩濟濟以智略才勇著稱，

而又能從予酌清泉，識此種淡泊味，且亦能樂予之樂，復推予樂以公湟

之人，不惜胼胝拮据，共趨厥事，庶幾賢達勝士之流亞也。勉旃自樹，

令千秋而下，與鄒湛諸人並傳茲山重矣。99

龍膺引羊祜之典，不僅在抒發異代的同情共感，同時也正有意以羊祜自比。藉

由強調羊祜多惠政、有山水之癖、又負文武之才；正對應到他在此地的平亂之

功以及各種善政。蒙惠泉的建立以及相關興造，不論規制繁簡，幾乎都有相應

的文字作品，並及勒之於石的行動，透露的正是他欲同羊祜一般，與眾卿垂名

千古的企圖。其中，他對北泉的情感寄託最是深刻，可見：「安知千秋萬歲後，

茲泉茲石因誰傳？」100 或者是「甘泉亦有泉堪酌，何似茲泉自我開？」101「石

勒片言應不朽，泉流千載定如新。」102 等詩句，皆透露了他對勒石留名的寄

託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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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明•龍膺：〈塑詰〉，同前註，卷 22，頁 384。
98  明•龍膺：〈再乞休公移〉，同前註，卷 23，頁 419。
99  明•龍膺：〈達勝亭記〉，同前註，卷 7，頁 165。
100 明•龍膺：〈北園泉石歌賦示王貳守、楊貳師二君，皆舊游湟中，今始閱此，共詫

稀有，因戲問之〉，《綸㶏詩集》，卷 15，頁 676。
101 明•龍膺：〈將赴張掖留別北泉兼謝諸父老四首〉，同前註，卷 15，頁 678。
10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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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石之癖與夙緣再來

以下試圖從羈旅之身的角度，觀看龍膺如何書寫自己與湟中山水的緣分。

朱之蕃在〈《湟中詩》小引〉中曾指出，龍膺是以流連山水的方式來忘卻羈宦

之苦，其曰：

湟之人瞻依德政，不啻郡父杜母。湟之山川泉石，亦若快睹車騎之登臨，

而爭獻其奇者。疏泉甃石，泛觴臨流，招攜同志，瀹茗咏懷，時向精藍

梵剎、花嶼林亭間消磨壯志。撫弄流景，忘其久在邊塵而身羈宦轍也。

且讀湟中諸咏，簡遠閒適，不作慷慨嘆咤、憤世嫉俗之語，蓋得風雅之

神而不襲其迹，盡〈離騷〉之致而無怨於中。103

朱之蕃認為龍膺於政治上的失落在梵剎林亭之間得到了紓解，也因此《湟中

詩》未嘗流露憤世之語。然而這一次踏上湟土，他的心情其實相當複雜。赴京

待選前，他為母親守喪三年，並在㶏園中靜心修持。沒有想到甫入京城即遭受

黨爭波及，甚至於甘山兵備分巡道副使這樣一個遠離政治中心，又注定備嘗艱

苦的職位，還是有賴知己者向朝廷力薦才得以授任。

因此，他一方面雖期許自我以報國恩、酬知己的熱情盡心為民，104 然而

心中難免有所怨懟。當他眼前盡是黃黃塵土以及相異的風俗民情，不免對自我

拋卻鄉園的行動感到懊悔。《湟中詩》裡即貫串著他對㶏園的追懷與眷戀，如

「悔脱緇衣別柳湖，溪山入夢思模糊」、105「㶏上鄉心切，生涯一海漚」106

等等皆是。於此同時，情緒的拉扯也讓龍膺意識到自我在修行上的侷限。如〈寄

懷㶏園四首〉之二曰：「年來忍辱尚微名，罄折泥塗逐世情。勘破自憎還自哂，

• 35 •

103 明•朱之蕃：〈《湟中詩》小引〉，收錄於《龍膺集》，卷首，頁 15。
104 見〈再乞休公移〉：「幸承督撫過聽邊人之言，復特疏敦委疆事，湟中再履，張掖

重來，豈亦謂老馬知途，鉛刀可割？職愈發感激奮發，思請長纓，以報朝廷，以酬

知遇。」明•龍膺：〈再乞休公移〉，《綸㶏文集》，卷 23，頁 418。
105 明•龍膺：〈塞上得五兄隔歲書卻寄四首〉，《綸㶏詩集》，卷 15，頁 666。
106 明•龍膺：〈北泉雜咏十二首〉其五，同前註，卷 15，頁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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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他枯寂學無生」107 以及「暮年何事戀微名？方笠團蒲有宿盟。」108 詩作中

「勘破自憎還自哂」的瞭悟以及「何事戀微名」的叩問，代表了龍膺在脫離㶏

園安穩的修行生活，重返仕宦之後，方在懊悔中窺見自我內心的真實渴望，亦

即俗世間的價值肯定與聲名追求。林園的安穩與政治的實踐成為他心中的兩端

拉扯，使得他在重新踏上湟中之後，隨即展開了蒙惠泉園亭的建設，並試圖在

山水中紓解自己的羈旅之苦。

他對泉、石的特殊理解與情感執著，尤其見於〈湟北蒙惠泉記〉、〈枕漱

軒記〉以及〈北泉清寧堂記〉之中。以下分從三個層次來進行說明。

首先，他認為泉自石出，方為上品。他雖然認同《老子》所謂「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109 不過，對他來說這一能夠利澤潤溉的水是有前提要

件的。在他遍品諸水的經驗總結中，即認為峽水過喧，渠水過於混濁，井水則

滯塞難通，只有泉自石出者，方具奇冽之質。所謂：「甲石流精以生水，故泉

非石出者不奇不冽。又水必自山下，深淵細流，渟渟舒緩而出者，始為蒙。」110

以此命名的蒙惠泉，正來自於崚嶒歷落的石塊之隙，入之於口，寒冽回甘，用

於煮茶正可澡肺滌腸，一洗羶習。

再者，他更進一步界定泉石，當分別具備清、奇的特質，方能彼此成就。

在〈枕漱軒記〉中，他將孫子荊典故裡「泉洗耳、石礫齒」的關注重點，轉向

水石之間相互激盪、充滿力量的互動關係。其曰「流非淬以奇石，則脂漫而弗

澄。石非蕩以清泉，則頑呱而不活。」111 他認為唯有「泉清、石奇」，方有

激湍之聲、磅礡之力來滌除耳裡喧囂，洗蕩心中塊壘，而得以「從泉石間得大

解脫」。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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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明•龍膺：〈寄懷㶏園四首〉，同前註，卷 15，頁 668。
108 明•龍膺：〈塞上得五兄隔歲書卻寄四首〉，同前註，卷 15，頁 666。
109 魏•王弼等著：《老子王弼注》，收入《老子四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6 年），上篇八章，頁 6。
110 明•龍膺：〈湟北蒙惠泉記〉，《綸㶏文集》，卷 7，頁 157。
111 明•龍膺：〈枕漱軒記〉，同前註，卷 7，頁 162。
11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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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龍膺從泉、石之間的拮抗關係，擴及至對泉、巖的個別觀照，並由

山水入道，體悟「清靜寧壹」的意旨，其曰：

予觀於泉，灂然蕩塵滓如滌也，皛然燭須毫如鑒也，得清之旨焉。吾觀

於巖，簸彼風濤而靡遷也，撼彼雷霆而靡震也，得寧之旨焉。徵清於水

而又見其凝澄弗喧，挹之以瑤卮玉碗罔色喜，穢之以蟲沙瓦礫罔色慍。

以此思靜，靜根於清乎？徵寧於巖而又見其壁立不二，纓簪車蓋，俯其

下而不加埤；牛羊狐兔，陵其上而不加損。以此思壹，壹根於寧乎！維

清且寧，可以通乎山水之情；維靜且壹，可以入道之室。113

在上述引文中，龍膺不再著墨於強調泉石間動態性的衝撞，而旨在呈顯泉巖不

為外物所動搖的凝定姿態；並由自然而人文，將他在湟中的辦公齋署命之以「清

寧」，一方面期許自我不受外境影響，另一方面也抱持著「我無為而民自化」114

的態度，欲使湟民得享清寧之福。

除了上述對水石關係的獨特觀點外，龍膺也將自我在羈旅播遷中與水石的

遭遇，視為造物者刻意的安排。柳宗元嘗在〈小石城山記〉向造物者叩問，何

以將奇景藏匿夷狄，而不置其中州？ 115 對龍膺來說，他在南川之捷後，又經

歷宦場的跌宕起伏，重至此地，除了歸因於造物者或者夙緣之外，似乎難以找

到更好的解釋。相對於柳宗元的憤懣，龍膺對於造物者的安排，除了命定說以

外也帶有一種正面積極的轉化力量。他在〈北泉香水寺碑〉中提到：

類為豪有力者布以黃金，而今智者持量衡，巧者秉斤墨，乃若是中規中

矩，都鴻勝而成巨觀也。噫！疑亦造物者之誠有待耶？予又怪其不生於

東南名勝之區，及車馬輻輳之地，而置此沙磧，更千百年弗逢一韻士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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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明•龍膺：〈北泉清寧堂記〉，同前註，卷 7，頁 159。
114 同前註。
115 見〈小石城山記〉：「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

爲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

則其果無乎？」唐•柳宗元：〈小石城山記〉，《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年），卷 29，頁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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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奇，又何造物者之慳耶？或曰：湟始城不克就，有蜿蜒如蛇，周城基

而走，遂方圓曲折悉准之。豈神物知有今茲之役，故疏數向背暗符合

耶？或曰：以待士大夫之入暴行間，而抱泉石癖者，始售茲山，羈其去

志。或又曰：山川靈異，不欲以屬世俗人，而閟為人天法界，則以待護

法宰官啟群迷、濟含識耳。余乃喟然曰：「自有山川城郭以來，即預定

有此佛剎，且知闢自予今日矣。造物哉！造物哉！」116

柳宗元當年在〈小石城山記〉中提出對「造物者」的思索，最終在信與不信的

兩造中，拒絕接受自我、造物者以及永州山水三者之間的繫連。而龍膺則是通

過向造物者的叩問，以文中三個「或曰」的可能性，肯認自我正是造物者等待

之人，從而使他能夠接受並肯定自己夙緣中即須走此一遭。例如，詩詠〈北園

泉石歌賦示王貳守、楊貳師二君，皆舊游湟中，今始閱此，共詫稀有，因戲問

之〉117 的描寫，以及他在〈北泉清寧堂記〉提到：「上下數百年即具茲勝，

造物乃儲以俟吾再來而堂也，益奇矣。」118 同樣〈建北禪約〉也指出：「是役也，

始以余肇修，既以余再來，工復舉。豈予宿劫中曾供無上士於湟，而發宏誓於

北禪耶？」119 諸說皆在強調山水之勝本西寧所有，卻始終不為他者所發掘，

乃是有待龍膺此一知己，山水方願獻身以成佳景。

有別於柳宗元與永州山水之間的張力與衝突，遠赴邊地的龍膺，其心境

更趨近於在思辨中肯認此地山水，並表露自我不欲與濁流為伍的高潔之志，乃

所謂：「也知貞品忤流俗，甘溷泥沙不受憐。神物知己有時合，心賞不逢寧自

全！」120 他與自然山水間的相知相待，撫慰了他重至邊地的失落與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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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明•龍膺：〈北泉香水寺碑〉，《綸㶏文集》，卷 6，頁 148。
117 明•龍膺：〈北園泉石歌賦示王貳守、楊貳師二君，皆舊游湟中，今始閱此，共詫

稀有，因戲問之〉，《綸㶏詩集》，卷 15，頁 676。
118 明•龍膺：〈北泉清寧堂記〉，《綸㶏文集》，卷 7，頁 159。
119 明•龍膺：〈建北禪約〉，同前註，卷 21，頁 374。
120 明•龍膺：〈北園泉石歌賦示王貳守、楊貳師二君，皆舊游湟中，今始閱此，共詫

稀有，因戲問之〉，《綸㶏詩集》，卷 15，頁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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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醉醒之別與迷悟之辯

以下接續說明他在園亭建成之後，如何通過〈醒翁亭記〉、〈醒鄉記〉的

意義詮釋與架構安排，和歐陽修以及屈原進行古今對談，終而在自我對佛教的

信仰中破除醒與醉、迷與悟的二元對立。

當年，歐陽修貶謫滁州作〈醉翁亭記〉以表心志。在與民共樂的圖景中，

一方面透露了他治理滁州的政績，展現其儒者情懷；另一方面也指出自我對山

水之樂，得之於心而寓之乎酒的體會。然而從飲少輒醉、朝往暮歸的頻繁出遊

以及蒼顏白髮頹然者，種種跡象亦透露了歐陽修心中的鬱悶。同樣的，龍膺遠

赴湟中，作〈醒翁亭記〉亦正是有意藉由前輩典型以自況。只不過，他們二人

所託雖一，在方法上卻有不同。其曰：「昔歐陽文忠強年解事，托稱『醉翁』

於滁。予飲茲泉而醒，亦稱『翁』以自老。」121 又曰：「文忠欲與滁人陶然游，

而予欲與斯人惺然適也。」122

其實，龍膺早年與歐陽修一般亦性喜飲酒，以至嘗有人言：「先生情癖，

不死兒女子則死酒。」123 然而來到湟中之後，他卻決意以茶代酒。這之中的

轉變可見於〈惕湎〉、〈釋惕〉與〈斷飲偈〉中的自我揭露：他戒酒的契機起

因於母逝的悲痛，124 同時，也來自於長期飲酒造成的身體損傷。因此在歷經

了反覆破戒的愧悔之後，他終於下定決心與湟中同志約定：將飲上池、餌苦茗，

以醒自命。〈醒翁亭記〉以及〈醒鄉記〉二者的書寫背景即源自於此。此外，他

特別在〈釋惕〉中將撰作時間以及地點標註為「辛亥夏書於北泉之醒翁亭」，125

亦正可見其戒酒、鑿泉、飲茶與命亭醒翁等等舉措之間的關聯性。

121 明•龍膺：〈醒翁亭記〉，《綸㶏文集》，卷 7，頁 161。
122 同前註。
123 明•龍膺：〈綸㶏先生傳〉，同前註，卷 8，頁 213。
124 見〈惕湎〉：「余不孝孤，慟母氏之棄杯棬也，遂禁酒醴不御。」同前註，卷

22，頁 382。
125 明•龍膺：〈釋惕〉，同前註，卷 22，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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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歐陽修〈醉翁亭記〉與龍膺〈醒翁亭記〉對讀，可以發現二人描寫的

重點與敘事手法雖然有所差異，但也存在著不少對話的痕跡。歐陽修作為滁州

太守，在山水之間得釀泉為酒，與客飲、與民樂，觥籌交錯、喧嘩而盡歡。而

龍膺身為留滯湟中數月的兵備道，則在山水之間得蒙泉、烹苦茗，雖有一同觀

稼的貳師陪侍左右，卻更像是一人獨醒的遊觀對話。歐陽修通篇以「醉」為引，

貫穿「樂」的書寫。而龍膺則以「醒」為旨，不斷在遊觀的過程中叩問自身的

處境。其過程如下：

亟舉白浮之，浮不二三徑醉矣。已，命童子注蒙泉，烹苦茗，一啜而醒。

醒何以也？倚亭四眺，神與天游。群峰矗矗，巃嵸亭毒，含虹吐雲，帶

林蔭薄，可以醒吾目；飛泉萍萍，玄液石髓，鳴瀨砯砰，噴角嚼徵，可

以醒吾耳；居者俞俞，行者嘻嘻，耘者耰者謳且畬，牧者扣角而歌于于，

可以醒吾脾。126

上文中所謂「亟舉白浮之，浮不二三徑醉矣」，對應的正是歐陽修「飲少輒

醉」的書寫痕跡。然而曾經不一石不醉的龍膺，卻終而不願沈浸在醉酒的恍惚

之中。醉，則以苦茶醒；醒，則瞰望前景。群峰、飛泉、居者、行者、耘者乃

至於牧者一段的描述，也正可以對應至歐陽修在記文中的山間四時之景，以及

傴僂提攜，相與安樂的情景。

繼湟中現實的情景之後，龍膺接續的二階遊觀，為超越時空的古今對話。

遙想著曾經駐守邊地、抵禦外族侵擾的將士，如鄧訓擊迷唐、哥舒翰置神武軍、

史寧破吐谷渾等人，俱是龍膺心中嚮往。其曰：「峽之數君子者，皆曠代之烈

士，而社稷之勞臣也。論世尚友，予竊有志焉。」127 就出身軍籍，曾隨田樂

將軍參與湟中三捷，爾後又任職兵備奉使邊地的他來說，前輩典範無疑是一種

激勵的成功者象徵。至於獻地王莽的卑禾羌，或如大獵于拔山的隋煬帝者，則

不足以成事。謂「興言及此，我心如酲。更酌茲泉，漱吾齒頰，且為千載之上，

126 明•龍膺：〈醒翁亭記〉，同前註，卷 7，頁 160。
12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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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洗垢顏。」128

繼品評歷史人物的成敗優劣之後，龍膺的三階、四階遊觀，則在眺望中遙

想神山仙闕的存在，心與天遊。曰：「心神飛越，復不啻飲瀛洲玉膏矣。匪醉

而醉，匪醒而醒。山光水聲縹緲，十二樓五城已收視返照，豁然有省。」129

可以發現，龍膺在的遊觀中有著不同的進程與思考。一開始，只是飲酒與喫茶

之間的醉醒之別，進而是他對歷史人物的臧否，志高者則醒，沈淪者則醉。再

而是他心神飛躍的過程中，介乎醒醉之間的神秘體驗。收束心神、回歸現實之

後，歷亭而上，他在淡空庵裡如來法相莊嚴中，重新省思現世功業以及神仙輕

舉的意義，並得到了關於醒醉、迷悟的最終解答：

光明法藏，遍燭三千，大地山河，納一芥子，賢愚奚別，喧寂奚分，何

妍何嗤，何淨何穢，何欣之羨，何感之嗟。又庸詎知醉之非醒，而醒之

非醉耶？其醉也，滌我甘露；其醒也，灑我迷雲。山為清淨身，溪為廣

長舌。南方魔子，西方聖人，并趺坐一龕，遊戲三昧，疇醉而疇醒耶？

毋論功業文章，直土苴糞壤；即神仙輕舉，猶然幻泡浮漚。正覺謂何醒

乎否也。130

由此可見，在佛教世界的思維中，龍膺不僅打破了醒與醉之間二元對立的區分；

同時，也對追求功業文章以及企慕仙境的自身有了不同的體會。當然，以龍膺

的性格來說，要他徹底的放下對自我成就的追求、對家國的關懷是不可能的事

情，否則他日後也不會再重新踏上仕途，奔走於簿書軍旅之中。然而不容否認

的是，上述書寫透露了他與自身誠懇的對話，也透露了他在挫折中如何安放自

我的努力，並堅定地實踐自己寓託於湟地的政治理想――「願為此方善知識，

以醒群迷，敢效左徒，聊歌〈孺子〉。」131 也就是說，同樣作為楚人，同樣

對於「清」有著固著的偏執，但龍膺走出了不同於屈原自投湘流的生命抉擇，

128 同前註，頁 160-161。
129 同前註，頁 161。
130 同前註。
13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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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予弗敢獨清，亦弗敢獨樂也。」132 他願像漁父所歌，超越清濁對立。

期許自己作為善知識者，以啟湟民蒙昧之知。一如他在〈淡空庵偈〉引楞嚴經

典所言：「澄濁貯靜器，沙土自沉滅。」133 以及他在〈五月見楊花偶有悟入，

時階藥屏薇並開〉所詠：「悟來無揀擇，淨穢納應齊。」134 無論詩、偈都展

現了龍膺將自我貶謫湟中的困悶及其高潔心志，轉化、調適為能夠落地實踐的

教化理想。

在「醒翁」自明其志的亭記之外，龍膺對「醒鄉」的描繪亦可作為另外的

書寫參照。一如梁頌成所言，〈醒鄉記〉雖然並未收錄在《蒙史》之中，卻可

視作他編纂《蒙史》的心理基礎。135 他對醒鄉的想像與刻畫，正奠基於他在湟

中的所作所為及其懷抱之心志。相對應者，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面向來分析。

首先，醒鄉的所在地及其文化風俗，融合了龍膺對佛教信仰與湟中風土的

詮釋。就地理位置而言，醒鄉「距佛國清涼界不遠」，136 風土習俗則與極樂

國相近。透過「不遠」以及「近」的描述，龍膺一方面既未完全將醒鄉等同於

佛國樂土，保留了他在闡釋與描繪時的彈性，然而另一方面也確保了醒鄉有著

近似於佛國世界的品質。就空間環境而言，其地「多山谷巖壑，石磥磥，出名

泉」，137 因此「舉國泊滋味，節嗜欲，惟飲上池，能延年卻老。」138 龍膺筆

下所書與他在〈醒翁亭記〉中提到「湟治環萬山三峽而城」，亭中可見群峰矗

矗，幾乎可見類同的風景，而醒鄉裡的名泉、上池，亦可對應至他所闢建的用

來飲水喫茶的蒙惠泉。

132 明•龍膺：〈湟北蒙惠泉記〉，同前註，頁 158。
133 明•龍膺：〈淡空庵偈〉，同前註，卷 17，頁 324。
134 明•龍膺：〈五月見楊花偶有悟入，時階藥屏薇並開〉，《綸㶏詩集》，卷 15，

頁 672。
135 梁頌成：〈書成三黜題孤憤，詩就千篇逼大家――龍膺的生平與創作述論〉，頁

30。
136 明•龍膺：〈醒鄉記〉，《綸㶏文集》，卷 7，頁 166。
137 同前註。
138 同前註，頁 167。

• 42 •



三遷溪園，半生戎馬：論龍膺的園林書寫 43

因此，當龍膺在文末提到「嗟乎！醒鄉氏之俗，豈極樂國之一區乎？何其

國土清淨，與五濁世殊也？予近始游焉，因為之記。」139 可以合理的推斷他

所謂「近始游」者，即是他在湟中生活的這一段時光。由此更可以進一步延伸

指出，龍膺試圖通過〈醒鄉記〉的書寫，將湟中類比於不與世流合污的清淨佛國。

再者，龍膺細數從上古世界以降，居遊醒鄉之人，俱都高風亮節，且定與

清泉流水有不解之緣。如神農臨流而嘗，許由、巢父瓢飲辟谷，孔子與顏子飯

疏食而飲水，屈原行吟其間，以〈遠游〉明志，嚴光垂釣澤中等等，此外更列

舉了許多於「品茶」有所鑽研的文人，甚至於高僧名衲，亦多老是鄉。此外，

文中嘗引述文王卜筮得蒙卦與井卦，謂其以此通達醒鄉；而這兩個卦都被龍膺

應用在〈湟北蒙惠泉記〉的書寫之中。前者用於蒙惠泉的命名，後者則被當地

官吏用於頌揚自己的惠政。可以說，由具體的「上池」延伸而出，再由時間之

遞進，列舉居遊醒鄉者由飲水而喫茶，其用意正在於將自己與眾多的前輩典型

並置於同一個系譜中，以肯定自我於湟地建泉以改善湟民用水，並教之飲茶的

行動。

再次，龍膺引述屈原賦〈遠游〉向漁父展現獨醒之志的行為，正可對應到

〈醒翁亭記〉的書寫架構。筆者認為龍膺有意承繼屈原〈遠游〉之作，將遠遊

的歷程包裝到他在醒翁亭的所見所思。龍膺的性格以及他對佛教思想的鑽研，

使得他在記文中並未如屈原一般流露悲憤之情，也並未讓他轉而追求神仙世

界；而是以一種旁觀而淡然的眼光遍閱所見之事，進而返視自心，省思醉醒之

間的意義，以此重新肯定自我在現實世界中的努力與實踐。

總上所述，以〈醒翁亭記〉以及〈醒鄉記〉為中心的醒／醉之別與迷／悟

之辯，可分從四個面向來理解。其一，從身體面而言，純是飲茶與飲酒的區別：

品茗則醒，飲酒則醉，這一點同時也回應至他對於母親逝世後立下不御酒醴的

自我約定。其二，從政教面而言，是以歐陽修為對話對象，一方面通過類比以

肯定自己在湟中的惠政，另一方面則透過差異，強調自己欲與湟民枕漱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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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醒代醉的志向。其三，藉由屈原與漁父之間的對話與抉擇，一方面以「清」

來肯定自己在仕宦中的貞潔，另一方面則欲以「淨穢兼納」的態度來面對現實世

界。其四，從宗教面而言，是以佛教理想作為核心，化解醒醉與迷悟的二元對立。

四、結　語

龍膺自萬曆八年（1580）通籍之後，隨即展開他四十餘年的仕宦之旅。家

人的期待與自我實現的追求，使得他在這一條本就不甚平坦的旅途中，注定走

得磕磕碰碰。家鄉的園林，遂成為他的精神庇護。龍膺在勝果園中與家人相處

的人倫樂事，在㶏園、綸嶼之間往來上下的萍蹤浪跡，這些處處誌之，難以忘

懷的記憶銘刻，不斷地成為他在師旅書簿中的召喚。而他一生對水石的喜愛及

其與西寧的地緣，亦使得他在短短數月的時間裡，投入了蒙惠泉的開鑿，興建

湟中園亭，既留下善政，也安頓了自我在羈旅中的鬱悶。

就園林發展而言，龍膺治園與傳統「吏隱」的概念有所不同。例如，唐代

文人王維經營輞川，白居易履道園，皆以身雖羈束於仕宦，心則超然物外的態

度，來經營他們亦仕亦隱的園林生活。然而，龍膺的三座私人園林皆是建設於

罷官或者丁憂之時。而湟中開闢蒙惠泉、建設公共園亭，乃以教化為主；並且，

當其居官之時仍編輯六記，心繫鄉園，可見他並非是以吏隱的心境來從事湟中

建設。園林之於龍膺，不僅僅可作為仕途退轉的個人閒居空間，同時也是仕途

當下的政治教化空間，其作為正具體展現了明代園林的多元樣貌，以及明人於

仕於隱的普遍心境。

本論文主要以園林文學作為取徑，梳理龍膺在出處進退之際，如何通過園

林的興建、命名以及書寫，安放自我。關於晚明園林文學的發展，曹淑娟先生

嘗提出觀察，認為晚明的園林記文「有篇幅加長乃至分段聯章的現象」，例如

王世貞〈弇山園記〉分作八章、鄒迪光〈愚公谷記〉分為十一章。140 筆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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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膺的〈溪園六記〉亦可視為此一發展脈絡中的作品，且具有別出心裁的特殊

之處。

首先，在龍膺原先的設想中，〈溪園六記〉當不止於六篇作品。他在提及

㶏園中的安隱榭時嘗曰「別有記」，提到漚息草堂時亦曰「載別記」；雖然很

可惜這些構想中的作品後續並未完成，然而這並不影響他在撰寫園林記時，確

實有意發展成系列的書寫。這也與他將湟中撰寫的建物記視為系列，統一收錄

在《蒙史》卷一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特別的地方在於，王世貞、鄒迪光等人的園林書寫，乃是環繞著同一座園

林的興建，其中內容或有不同景區的規劃、遊園路線的導引，以及不同時間段

增設的建築，而其意義皆統攝於園林的總名之下，或疊加、或豐富其層次。但

是，龍膺卻是直接在不同的時間段裡，投入三座不同園林的興建，且在地點、

命名以及主要賦予的意涵上皆有極大的差異。這使得「溪園三遷」的行動產生

意義，串連起三座園林；也使得可㶏可綸的「桃柳航」有其特殊性，容許他自

由的轉換角色認同。因此，他筆下的三座園林既似獨立，卻又巧妙地串聯為一

有機的整體。這是在其他的園林書寫中較為少見的現象。

就賦予的意涵而言，筆者認為，勝果園乘載了龍膺少壯時欲報家國而不斷

出仕的浪遊經歷，以及退處時與家人相處的人倫之樂，展現的是傳統儒家「學

而優則仕」及其重視人倫孝道的一面。㶏園、綸嶼則各別寄托著他的釋、道理

想。㶏園，是他用以追薦雙親，與居士、禪者相互詰問、研讀法藏的佛教空間；

綸嶼，則是他在漁仙打造的一處宛若仙境的洞天福地。至於遠在西寧湟中的園

亭建設，則展現了儒家積極應世的一面；作為一座公共園亭，其標誌著龍膺在

施政上的用心及其與吏民共樂的理想，此外，也具體呈現他如何透過山水之遇

來排遣遭受詆毀、貶謫邊地的憤懣。這一點與勝果園之間可說是相輔相成，若

將兩者並置齊觀，正可豐富龍膺以儒者之姿應世的生命樣態。勝果園，讓讀者

可以一窺他橫跨較長時間段的仕隱經歷，其中包含多次的貶謫；湟中園亭，則

讓讀者理解他在單一次貶謫的經歷中，如何通過園林的興造與書寫，來確立他

的個人成就與自身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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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山水、對興造的執著，反映著他對園林存有之限的省思。園林既為人力

開鑿，建成之後若缺乏維護，往往便在時間之流中走向衰頹，回歸自然本來面

目。勘破興廢之理者，或曰：「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為己物？」然而，對龍膺

來說，他雖然理解園林主人當隨著時間更替、人事變動而不斷替換。但是，他

認為山水亦會擇主。若園林主人未能妙解山水之趣，未能析名釋理，為其留下

文字書寫，或者缺少買山財。缺乏上述任何一個條件，都無法作為山水的主人。

他明白世間萬物都未能常為己有，但是唯獨山水例外，這是他一生對山水的執

著。他認為自身所留下的書寫、命名，最終在己身消融之時，能夠與山水合之

為一，而終為吾有。上述的心境，正是他大量撰寫園林記文，並且在其中強調

自我與山水契應的核心關懷。

本文於梳理龍膺的園林書寫時，認為〈溪園六記〉與《蒙史》既分屬不

同的作品，且兩者在園林屬性上亦有私人園林與公共園亭的區別，故而將討論

分成兩個部分：以勝果園、㶏園、綸嶼為一組，湟中園亭自為一組。不過，就

園林建成的時間序而言，湟中園亭在㶏園之後，綸嶼之前。這使得㶏園與湟中

園亭有著前後延續的關聯性，特別是書寫中有關佛教信仰的部分。前述已及，

㶏園是以佛教修持為主的一座園林，而他在湟中時的書寫亦大多混雜著自身信

仰，例如將蒙惠泉視為八功德水，建淡空庵供如來法相，又在〈醉翁亭記〉中

認為神仙輕舉乃幻泡浮漚，唯光明法藏，可解心中困惑。

此時，這兩座園林尚未展露他後來對道教仙境的親近。不過，筆者認為龍

膺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他即將離開㶏園赴京待選時，他對釋、道二分的

想法便已經產生了變化。本文於第二小節第三部分解讀〈偃骨無學人傳〉時，

已指出他「斥十仙為外道」的想法，因身有偃骨的緣故轉變為仙佛皆可，不必

拘泥的心態。是以他從湟中歸返武陵之後，即將綸嶼打造為帶有道教神仙理想

的一處洞天。但這並不代表他在綸嶼中完全摒除了佛教的元素，而是以洞天為

主，將仙、佛涵納其中，達到了亦仙亦佛，二者兼融的自由境地。

就上述而言，筆者認為龍膺雖然有意識地賦予四座園林以不同的意義，但

是其中仍然有許多相互貫穿的，如家庭記憶、仕宦經歷與宗教關懷等面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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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截然劃分。這是本文在論述時，為了彰顯其各自意義，而相對未能深入解

析的部分，因此置於結語，期能稍作補充。

（責任校對：王誠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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